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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這麼多年以來，我們發現信徒的被附是可能的。不過有的是一點的，有的是更多的。這一本書

是從《屬靈人》裏分出來的，專門為 幫助被附的人。 

 普通的人並不必讀這一本書。一個神經衰弱的人讀醫書時，會發現自己這個病也有，那個病也

有。一個心理衰弱的人讀這本書，也會以為自己是被動，是被附。但是，事實上，他並沒有。 

 一個人在受聖靈澆灌，與超然的有接觸之後，如果發現自己有了許多反常之事，就非讀這本書

不可。這裏頭有亮光、有真理，可以釋放被附的人。 

 我的盼望是這本書能落在有需要的人手裏，而沒有需要的人則看不見這本書。但願神憐憫。末

了，我相信聖靈的澆灌；但是，弟兄們，要防備仇敵的假冒。―― 倪柝聲《被附後的釋放》 

 

第一章  被動與被動的危險 

 

 今天的信徒缺乏兩種的知識；因 這缺乏的緣故，叫他們陷入無窮的苦惱，而不能自拔。「我的

民因無知識而滅亡」(何四 6)，真是為今天的信徒寫的。有許多知識──人所稱為知識的知識，不過都

是人世的理想而已，所以是沒有用處的。但是，在此之外，還有一種真實屬神的知識，是信徒不可不

有的；不然，結局就大受損害。最令人難過的，在今天愚昧這樣普遍的時候，信徒還不謙卑在神面前，

還不尋求神所啟示的真理，依然自高自大，誇口自己聖經的嫻熟、經歷的眾多。一方面自己陷入危險

而不知回頭，別人陷入絕境而不知拯救；而另一方面卻自誇其知識的豐富，這是何等的可憐呢！這兩

種知識，就是：(一)邪靈作工的條件；(二)屬靈生命的原則。就是因為信徒愚昧的緣故，就叫撒但和牠

的邪靈得 最大的利益，而叫神的教會受 最大的苦害。 

 

【被鬼附】我們知道四福音書裏有許多被鬼附的事的記載，我們也知道現今還有許多的「外教人」是

被鬼附的。我們如果對一位信徒說，基督徒是會被鬼(或稱邪靈)附的，他必定很驚奇。普通信徒都以為



惟獨外教人才有被鬼附的可能，我們基督徒是不會的。此外還有一個誤會，就是如果是被鬼附了，就

必定要像瘋人那樣的癲狂。豈知聖經告訴我們，鬼不只使人忽然跌在水裏，忽然跌在火裏(太十七 15)；

也有的不過使人腰彎(路十三 11)而已，其人還是很文雅、很安靜的。 

 現今的信徒知道他們是有受引誘、受試探、受攻擊、受欺騙的可能，卻不知道他們也有受憑依

──被鬼附──的可能。這都是因為他們在信道初步的時候，得了許多錯誤的教訓，以為基督徒有了

基督，是不會被鬼附的，以為只要看基督徒並沒有發狂，如外教人那樣的瘋狂就可知了。這樣的教訓

是聖經所沒有說的，並且是聖徒的經歷所不許的。因為神的兒女對於邪靈的事太模糊，就叫邪靈改變

了外貌，而附在信徒身上。今天被鬼附的信徒數目之多，真是人所意想不到的，卻也是一件不可更變

的事實。 

 到底甚麼叫作「被鬼附」呢？明白這一句話的意思之後，就叫信徒知道基督徒有被鬼附的可能

的。「被鬼附」或簡稱「被附」，意思就是「邪靈依附在人身上的全部或局部」。邪靈是附在他們所得

的地位裏，無論地位是何等的微小，只要有了一個立足點，他們便可以往前作工，得 全人。普通的

信徒都以為被鬼附的，必須都像福音書裏所記幾個極厲害的才是，卻不知道那些都是極端的。並且，

照 福音書看來，人被鬼附，所受苦害的程度並不一樣，有的竟然相差很遠。上面提起的兩個，就是

完全不同的。 

 聖徒──完全奉獻的聖徒，也能被邪靈所附，一如別人那樣。這是因為聖徒在許多的時候，竟

然不知不覺的履行了邪靈作工的條件，因而就被邪靈所憑依了。今天有很多的信徒都是被鬼所附的，

不過他們被附的程度有所不同而已。但是，他們自己並不知道；他們不過將他們特別的反常經歷算為

「天然」的，或者以為是出乎「自己」的，或者以為是出乎罪惡的。他們所以把他們的經歷如此解說

的緣故，乃是因為這些經歷的外面並不像出自邪靈的。 

 在神所造的一切事物裏，都有定律，意思就是事物的活動乃是順 一定的規則的。邪靈作工也

有一定的規則。有一因，必生一果。邪靈作工的條件，如果有人履行了(不管他是有意履行，如巫婆、

交鬼者、扶乩者，或者是無心的履行，像基督徒這等的人)，邪靈就必定在其人身上作工。我們應當知

道，邪靈所有的活動是有定律的。只要人履行了這定律所要求的條件，這人就可立即得 邪靈的活動。

這是因果之道。火會灼人，水會淹人，乃是一個定律。斷沒有人把自己放在火裏而不受灼，浸在水裏

而不被淹之理。對於邪靈的工作也是一樣。只要你履行邪靈可以憑依在你身上的條件，邪靈就必定憑

依在你身上。既然有了因，就必定有果。不論你是基督徒與否，只要你履行了邪靈的條件，牠們就要

作工。邪靈乃是附在一切履行牠們作工條件的人身上的，所以基督徒不能因其是基督徒而脫離這樣的

危險。基督徒如何不能把自己放在火裏燒、水裏浸，而說因我是基督徒，所以必定不傷不死；也如何

不能履行了邪靈作工的條件，而說因我是基督徒，所以必定不會被鬼附。火要燒灼一切把自己放在火

裏面的人，水要淹溺一切把自己放在水裏面的人，邪靈也要附在一切給牠們以憑依地位的人──不論

這人是否基督徒。 

 因此，信徒如果給了邪靈以可作工的機會，邪靈就必定不稍退讓，而趁 機會，附在信徒的身

上。 

 到底邪靈依附的條件是甚麼呢？人如何才會得 邪靈的依附呢？人履行了甚麼條件，才會得



邪靈作工呢？這是最緊要的問題。聖經稱這條件為「地位」(弗四 27)。這「地位」或「地步」，就是在

人身上所留下空曠的地方，為 邪靈的。這地位就是邪靈在人身上所得的立足地。邪靈是照 牠們所

得的地位而依附於人。牠們所得的地位有多少，就依附在人身上多少。不論這地位是在外教人身上，

或是在基督徒身上，鬼都是要因之而依附在其人身上的。凡人身上給邪靈以可攻之點、可侵犯的機會、

可立足的所在，都可通稱之為「地位」。人如果以地位給了邪靈，他就不能不被邪靈所附。有了因，就

必有果。信徒如果以地位給了邪靈，而尚倚靠自己是基督徒，以為不至被附，乃是已經深受邪靈欺騙

的了。 

 總括說來，信徒給鬼的地位就是罪。罪包括所有的地位。信徒容留罪，因而容留在罪後面的邪

靈。無論甚麼罪都是給邪靈以地位的。不過罪分為兩種：一是積極的，一是消極的。積極的罪就是人

所犯的罪，就如：手作壞事，目看邪色，耳聽淫聲，口說穢語。這些就是給邪靈以附在手、目、耳、

口的機會。人在身體的那一部分犯罪，都是招請邪靈來那一部居住。對於積極的罪如何與邪靈發生關

係，我們應當注意三件事：(一)有的罪犯了，但並沒有邪鬼的依附；(二)有的罪犯了，叫邪鬼來依附；(三)

有的罪犯了，是因已被邪鬼所依附。信徒如果是因犯罪而被邪鬼所附的，他就當專一的棄絕那罪，將

那地位收回之後，就要得 拯救。不然，他就要看見他所給邪靈的地位，逐漸加增，以至全人被附。

許多信徒所以接受了十字架同死的事實之後，依然不能脫離其容易纏累的罪，就因為他們的病原還不

只是「肉體」的問題而已，乃是有超然的邪靈依附在他們身上。 

 因 積極犯罪，而給邪靈以工作的機會，乃是比較容易領會，也是普通信徒所相信，並且是在

本書所要說的範圍之外的，我們就不多說。我們現在要注意罪的消極方面所給邪靈的地位。這是現今

信徒所最不明白，也是最常如此錯誤的，所以我們要詳細的說。 

 罪有積極和消極的分別。普通的思想都是以積極的罪為罪，消極的罪不為罪。聖經除了說各種

的不義，就是各種從人所主動而行出來的不義是罪之外，聖經也說，「人若知道行善，卻不去行，這就

是他的罪了」(雅四 17)。聖經不只以人所行的為罪，聖經也以人所不行的為罪。罪是邪鬼依附(以下簡

稱「鬼附」)的地位。所以除了積極去行的罪可作鬼附的地位之外，消極不行的罪，也是鬼附的地位。 

 這一種消極的罪所給邪鬼的地位，就是信徒的被動，不用和錯用自己的任何部分，在神看來都

是罪。神賦予我們各種本能，並非為 錯用，也不是為 不用。信徒不用自己本能的任何部分，而使

之陷入被動，都是給邪靈以代替信徒使用的機會，這就叫作鬼附的地位。所有信徒雖然承認罪是被鬼

附的條件，他們卻不知道被動也是罪之一種，也是被鬼附的條件。地位既給，就不能不被附。既被附，

就不能不受苦害了。 

 

【被動】外教人和屬肉體的信徒被鬼附的原因，多是因為罪；但是，在奉獻的信徒中被鬼附的主要原

因，一言以蔽之就是「被動」。被動的意思，就是意志不再活潑的管理他自己的靈、魂、體，或其中的

任何部分；並不用意志揀選一切與自己有關係的事應當如何。被動的意思就是與主動相反。信徒的被

動有兩方面：(一)失去自治──不能管治自己的全部或局部；(二)失去自由──不能自己作主，以與神

的旨意相合。信徒的被動就是信徒不用自己各種的本能，而任令陷入被動的地步。他雖然有口，他自

己卻不肯說話，要聖靈用他的口說出話來。他雖然有手，他自己卻不肯使用，要神用他的手。他不肯



動他自己的任何部分，乃是要神來動他。他以為自己是完全奉獻給神的，所以，他不再用自己的任何

部分。他就是這樣的陷入被動，使邪鬼能夠欺騙他，而附在他被動的肢體上。 

 許多信徒誤會了與神意志聯合的意思。他們以為與神聯合，體會神的心腸而不要自己的意思，

是要被動的順服神。他們以為自己的意志應當取消，叫他們變成一個好像機械的人。他們以為順服神

的意思，就是自己不應當再用自己的意志，也不應當藉 自己的意志使用身體的任何部分。他就不再

揀選、定規、運用自己的意志而行動。在外面乍看一下，好像這是一件極大的勝利，因為一個本來是

固執己意的，現今忽然變作非常的順服──像水那樣的較弱。在一切事情上，他竟然連意見都沒有了，

完全聽從命令。他不用自己的心思，不用自己的意志，也不用自己良心的分別，乃是作一個完全聽命

的人──神甚麼時候動他，他甚麼時候就動。但是，這就是被鬼附的動機。 

 信徒既這樣奉獻給神，他就自然的陷入一種被動的狀態裏。他自己甚麼都不動，終日就是安靜

的等候外來的力量來動他。當有外面的力量來動他時，他才動；不然，他就依舊寂靜。這樣的情形繼

續到很久的時候，他就要看見，就是在有的時候，他是應當動的，只因 沒有那外來的強制力量，他

竟然不能動。或者他自己也愛動，卻因沒有外來催促的力量，就也不能動。這樣久而久之，他要看見，

如果沒有一種外來的力量來動他，他自己是一步不能動的。就是有時意志好像也是愛動的，但是，好

像受了甚麼壓制一般，在身上有了一種捆綁，叫自己不能照 所愛動的而動。必須等到那一種外來的

力量催促時，他才會動。他自己並沒有一點的活動，就是愛動也是不能。 

 

【信徒的愚昧】當信徒深深陷入被動的時候，在他看來，他乃是順服神。豈知邪靈就是利用人被動的

狀態，來成功牠們的詭計。信徒以為他必須這樣的被動，才真是順服神，才真是完全與神在意志上聯

合。他卻不知道神用不 他的被動，用得 他被動的就是黑暗的權勢。不但如此，神是要信徒用他自

己的意志活潑的與祂同工，這是聖經所常說的。「人若立志遵 祂的旨意行，就必曉得……」(約七 17)。

「凡你們所願意的，祈求就給你們成就」(約十五 7)。神並不抹煞我們的意志。 

 我們人是有自由意志的。神從來不侵犯這個，也不改變這個。祂要人活潑的與祂同工。祂雖然

要我們順服祂，但是，祂並不抹煞我們的人格。(註：本書用「人格」二字，都是指 「人的位格」說

的，並非指 「人的品格」說的。)祂乃是要我們出主張來要祂所要的。祂並不代替我們要，而叫我們

的意志陷入死寂的狀態；祂需要我們最活潑的與祂同工。神喜歡人達到他受造時的極 ，就是他的意

志完全自由。神的創造是給人有自由意志的，神的救贖是叫人恢復自由意志的。神在創造時，既不要

人機械式的服從祂，因此，在救贖之後，就也必定不是要人變作機械聽祂指揮。實在，神的偉大並不

需要人變作木石來順服祂。祂的方法，乃是藉祂的靈在我們裏面運行，使我們願意順服祂；但是，祂

絕不代替我們出主張。這裏的分別，真是不可以道里計的。 

 神在人身上的工作，需要人意志的合作；撒但在人身上的工作也是一樣。當神造人的時候，祂

喜歡人有自由意志，所以就使人有自由意志。意思就是人有權柄揀選，定規一切關乎自己的事。神雖

然是宇宙之主，但是祂卻喜歡受限制，而不侵犯人的自由意志，強迫人忠心於祂。照樣，如果沒有人

的同意──不論其有心無心，撒但也是不能佔據人的任何部分的。神和鬼需要人意志的允許，才能在

人裏面作工。當人「要」一件善事時，神如何為之成功；照樣，當人「要」一件壞事時，邪靈也如何



為之成功。這就是我們在伊甸園裏所看見的。 

 當人未重生時，他的意志是作撒但的奴隸，不能自由。重生而又得勝的信徒，他的意志是自由

的，能以揀選一切屬神的。但是，撒但對於這一種的人是不肯罷休的，所以牠就想法子來得 他們。

牠知道，牠不能叫他們公然允許邪靈進入他們裏面而管治他們；所以，牠就用詭計來得 這個必須的

允許。注意：撒但必須得 信徒的允許，但是信徒又是必定不肯允許的，所以，牠只能藉 欺騙的手

段而偷得這允許。邪靈如果沒有得 人意志的允許是不能進來的；至於牠們進來多深，也是照 人意

志的規定。 

 邪靈知道那一位信徒是完全順服神的，是肯跟從神道路，願意出代價的；牠就假冒神的自己，

假冒神的聲音，假冒神的工作，假冒神的同在，來欺騙信徒。在一班與靈界有了接觸的信徒中，多是

因為接受了感覺上的超凡經歷，以為這些都是出乎神的，因而也接受了許多邪靈的假冒，以致陷入危

險。信徒就是這樣的受欺，接受邪靈的假冒，信以為真，以致允許其繼續在他身上作工；起初不過是

受欺，但是允許之後，就被動的讓其作工了！邪靈就是這樣的得 人意志的允許，就使信徒往下再受

牠們的欺騙，而在心身的某一部分受牠們的依附。被動是鬼附的頭一步。 

 信徒如果知道邪靈作工的條件和屬靈生命的原則，就不致陷入這樣的危險。都是因為信徒不知

被動是予邪靈以便利，也不知道屬靈的生命需要活潑的意志與神同工，就讓自己的意志變作被動。我

們所當特別注意的，就是神從來沒有用祂的旨意代替人的意志。神並不肯替人主張。人所作的，人自

己應當負責。 

 實在說來，如果沒有邪靈在那被動的人身上作工，就「被動」不過是懶惰、不活動而已。在平

常的「不活動」裏(意思就是沒有邪靈在那裏作工)，就這位不活動的人，無論何時都是能以活動的。但

是，當他陷入被動而被鬼附時，就他雖然要──自己的意志要──活動，也是不能的。 

 在這裏，我們可以看見撒但和神在人身上作工不同的地方。神雖然要人奉獻給祂，然而要人用

他全人所有的本能，與祂的聖靈同工。撒但乃是要人的意志完全被動，停止所有的動作，讓邪靈代替

他動。神要人主動的、有意識的願意、揀選、遵行祂的旨意，叫人的靈、魂、體都是自由的；撒但乃

是要人作牠一個被動的奴隸。神是要人自主──自由，有意識的作自己的主；撒但乃是要人作牠的傀

儡、機械。神從來用不 人停止他的活動才能作工；撒但卻要人完全被動，停止活動。神要我們有意

識的與祂同工；撒但要人被動，牠才好強迫人順從牠。神所要求的，乃是人停止他罪惡的──無論是

出自性情或是生命──活動，因為惟獨如此，人才能與聖靈同工；但是撒但要人停止所有的活動──

連魂的功用都在內，因為牠要替人活動，人除了作沒有意識的機械之外，是甚麼責任都不負的。 

 最可怕的，就是信徒不知道神在人裏面和藉 人作工的原則。他們以為神要他們變作木石那樣

的死，隨 神的調動。他們以為應當完全陷入被動的狀態中，自己不會主張甚麼，就是毫無意見的隨

神的支配。他並不知道，神造人時，神是給人有自由意志的。神不喜歡人的意志在祂之外有所要求，

有所活動；但是，神也並不要人沒有主意，變作機械來順服祂。如果信徒的意志是要神所要的，神就

滿意了；神並不要求人變作一個沒有意志的人。有許多的事是信徒自己應當作的，神並不替信徒作。

現今有一個錯誤的教訓，就是以為我們應當把所有的事都交托祂，讓祂替我們作；以為我們連手也不

必自舉，腳也不必自動，神要替我們舉動；以為我們應當完全順服我們裏面的聖靈，讓祂替我們安排



一切，此中並非沒有真理，但是，此中所攙雜的錯誤，恐怕比真理還要多(下章要說其詳)！ 

 

【危險】因為信徒這樣無知的緣故，他就受了黑暗權勢的欺騙，因而不知不覺的接受了撒但的詭計，

同時，履行了邪靈作工的條件，就被鬼附了。我們應當注意這裏的次序，因為這是最緊要的：(一)無知；

(二)受欺；(三)被動；(四)鬼附。這樣看來，信徒的無知是鬼附的最初原因。都是因為信徒不知邪靈作工

的原則和聖靈的要求，所以撒但才有欺騙的可能。如果信徒知道甚麼是真理，知道如何與神同工，知

道神作工的規則，就不至於接受撒但的欺騙了。因為受了邪靈的欺騙，就以為全人應當被動，讓神從

他身上活出來，工作出來；就接受了許多邪靈超凡的表顯，以為這些是屬神的了。因此，就受欺更深，

得 邪靈依附在身上。 

 信徒要知道：(一)每一次將地位給邪靈，都是招請邪靈進來的；(二)邪靈進來之後，就必定有牠

們的表顯，意即有牠們的活動；(三)信徒如果誤認了這些活動，而不知其是出自鬼魔，就是將更多的地

位給邪靈，因為信徒已經相信邪靈更多的謊言了。這是一個圓週的：自始至終，週而復始，叫信徒被

鬼附的程度一天深似一天。信徒一陷入被動──將地位給邪靈──之後，他的危險是不可盡言的。 

 當信徒陷入被動，自己不揀選一切關乎自己的事時，他就要被動順服一切從環境臨到他身上的

事。他以為神現在代替他在環境和在與他有關係的人身上出主張，他只要被動的順服。一切臨到他身

上的事，都是神的旨意，是神所安排的，是神所給他的，所以，他就是靜默的接受一切。過了一時，

在他日常的生活中，他竟然不能揀選甚麼；在許多應行的事上，他竟然不能決定甚麼，也不能主動甚

麼。他懼怕說出他自己所喜歡的，更不願意說出他自己所定規的。別人能夠揀選、定規、主動、行為，

他卻如水上的浮萍，任憑風浪的吹送。他最盼望的，就是有人代替他出主張，或者環境為他安排的只

有一條路好走，用不 他出主意揀選。他受人的強迫去作甚麼，反倒是他所願意的，因為這樣免得他

操心。他寧可受環境的強制去作甚麼，勝似環境給他自由，讓他揀選，因為他覺得揀選是很難的。 

 當他這樣被動之後，就是要他稍為決定一件極小的事，在他看來也是極重的擔子。他總是要得

外面的幫助，使他能以定規一件事。他自己覺得非常難過，因他在日常生活的小事上好像都不能應

付一般。人對他說話，他好像是難以理會的。如果要記住一件事，或回憶一件事，他就覺得很苦；如

果要他決斷一件事，他就手足無措；如果商議要作一件事，他就非常覺得恐慌，因為他被動的意志是

不能負這樣的重責的。他自己的意志就是這樣的薄弱，他不是等環境的幫助，就是要人的幫助。但是，

如果總是由一個人幫助他，他一方面雖然喜歡這人這樣的替他主張，同時他卻要覺得這人是擄掠他的

意志的。在這樣等候外來力量幫助的時候，也不知道空花了多少的光陰。然而，我們的意思並非說這

樣被動的信徒是不喜歡作事的。在受了一種衝動的時候，他就要作某件事，或者以為他能作某件事；

但是，當他應當活動的時候，那衝動停止了，他就覺得他的力量是不夠的。許多有始無終的工作，大

概都是因 意志是被動的。 

 這樣被動的狀態是何等的不便當呢！在這樣的時候，信徒必須有許多的字條，才會使他記憶；

必須開口出聲，才會幫助自己思想；還有其他百十的「 杖」為信徒個人所發明的，用以扶助自己過

日。到了最終，信徒就要看見自己的感覺逐漸麻木；在不知不覺中有了許多希奇的嗜好和習慣；與人

說話，不敢直視對人；彎 腰背走路；如果不是極端顧念身體的需要，就是極端壓制身體的需要；作



事不用或不全用自己的心思、意志、理性和想像。 

 信徒因為愚昧的緣故，不知道這些病症都是從被動和鬼附而來，就以為這些不過是自己天然的

軟弱。信徒自慰，以為這是因為他沒有別人所有的「恩賜」，他的「秉賦」與人不同，他的「本能」不

及人，所以，他如此是無足怪的。豈知道這都是邪靈的謊言，要使他受欺更深而已。他不敢作工，不

敢承當甚麼事，因他以為自己是「畏事」的、「神經軟弱」的、「沒有口才」的、「不會思想」的、從前

「工作過度」的，或者「身體力量不足」的。他從來沒有問過，為甚麼別的信徒不會如此呢？為甚麼

恩賜更不如他的人都不會如此呢？為甚麼他自己從前並非如此呢？他以為這些都是「先天」的、「自然」

的、「秉性如此」的。豈知這些不過是邪靈的工作而已。這樣的愚昧，叫邪靈可以得 更多的地位，而

使信徒受更多的苦。 

 黑暗的權勢知道信徒現在的情形，就在他的環境中造出許多難處，來纏擾信徒。信徒的意志既

是被動，不能作工，邪靈就常把信徒放在必須用意志的地位上，來挫折信徒，使他在人前鬧成笑話。

信徒此時是籠中之鳥，邪靈好像頑童，隨 自己所喜好的來戲弄。牠們總是興風作浪，用許多的事來

與信徒為難。信徒現在竟然沒有力量提出抗議並抵擋。他的環境越變越壞，也越沒有意思。信徒是有

權柄對付的，但是，他卻一聲不響。黑暗權勢逐漸得手，使信徒從無知、受欺、被動、被鬼附，而受

鬼的苦。然而，神的兒女竟不知這樣的光景必定不是神給他們的，反而被動的接受。 

 在信徒達到這樣的光景時，他在不知不覺中也許要倚賴邪靈幫助他。我們已經知道，他自己(裏

面)是如何的沒有力量來出主張，乃是靠外面的力量來扶助他。許多時候，信徒因 被邪靈所磨難(自然

他自己不知是邪靈)，反倒盼望平常幫助他的外面力量趕快來幫助他。邪靈要信徒被動，就是為 這個

目的。信徒身上各種不用的本能，都是在邪靈的手中，現今如果用出來，就是叫邪靈有機會從信徒身

上顯明牠們的自己。邪靈是最喜歡代替人出主意的。人既這樣的仰望牠們，牠們自然是不拒絕的。牠

們就常在這樣的時候，將已經想好的思想注射入信徒的心思，將各種的異象、奇夢、聲音、亮光、火

焰，和斷章取義的經文，更多的給信徒；藉 這些，代替信徒出主意、定規。信徒不知箇中情形，反

倒以為這真是神的啟示，是合乎神旨意的，並且用不 自己苦痛地來定規決斷的，便貿然順從。邪靈

是最喜歡幫助人不用思想，不用意志，而糊裏糊塗的隨 外面的啟示去行；所以，他們最常將這樣神

奇的事情給信徒。 

 最可憐的，就是信徒不知神作工的原則並非如此，因而在他這樣受欺騙的中間，反以為他是順

服神的。在這樣的時候，信徒就會：(一)相信邪靈，(二)倚靠邪靈，(三)順服邪靈，(四)奉獻自己給邪靈，

(五)聽邪靈說話，(六)向邪靈禱告，(七)受邪靈引導，(八)接受邪靈的信息，(九)接受邪靈所給的經文，(十)

與邪靈同工，(十一)為邪靈作工，(十二)幫助邪靈成功其心願與工作，而以為自己是這樣順服的對神，

這樣忠心的為神。一件事應當注意的，「獻上自己作奴僕，順從誰，就作誰的奴僕」(羅六 16)。如果信

徒在名義上是奉獻給神，而在實際上是將自己奉獻給邪靈，就難免作邪靈的奴僕了。他雖然是受欺騙

的，然而明明是他自己把自己獻給這假冒的神，所以他沒有法子卸責。信徒應當知道，他如果不照

與神交通的條件而與神來往，反照 鬼附的條件而與神來往，就他的禱告，乃是禱告給邪靈聽；他的

奉獻，乃是奉獻給邪靈；他的倚靠，乃是倚靠邪靈。雖然他心裏以為他是與神來往，他所得的是從神

來的；但是，在實際上，他是與邪靈來往，是接受邪靈的「恩賜」。 



 信徒因為貪求感覺上的與神同在和其他經歷的緣故，邪靈就欺騙他，以假冒的給他。他因無知，

便貿然接受，以為是出自神的，因而使自己陷入被動。當信徒陷入被動的時候，他以為他自己不必動，

有神為他動；所以，他就不動，相信神要為他動。但是，神並不來動他；因為神是要人活潑的與祂同

工的，神不要人變作一個沒有意識的機械。邪靈因 信徒履行了牠們作工的條件，就來動他。人自己

不動，神也不動，所以邪靈來替人動。信徒必須知道，當他在靈的直覺裏清楚明白神的旨意之後，需

要他的全人都活潑的來遵行神的旨意，並不可被動。當信徒被鬼附之後，他雖然自己不知自己的實情，

也許以為自己是最屬靈的，有許多超奇的經歷；但那些在主裏經過訓練，有屬靈鑒別力的人，就知道

這樣的信徒，在別的事上雖然是超奇的，但是其人必定是有「二重人格」的。二重人格就是人被鬼附

的明徵。 

 

【二重人格】二重人格，意思就是一個人裏面有兩個人格，或者兩個主人，這與我們平常所說的新我

與舊我是不同的。在一個深被鬼附的人身上，我們能夠清楚看見這「二重人格」的作用。當人被鬼附

到極端的時候，我們看見好像另外有一個頭腦管治這個人。他要作出與他天性相反的事，他的身體上

好像是被一種外來的力量所抓住，神經和肌肉不從心的伸縮發抖，口裏說出本人所不知或稍知的話語，

聲音好像是另一人的。在許多被鬼附的外教人身上，我們能看見，鬼在人身上的表顯(一般人稱之為

「來」)，是隔了一時才有一次的。在鬼沒有「來」的時候，人是安靜的、如常的；但是當鬼「來」時，

就立刻改變了常態，如同瘋狂一般。在這裏我們能夠看見一件事，就是：當人被鬼附時，他是有二重

人格的。意思就是在他本人之外，還有一個人在他裏面使用他的魂和體的各機關。當鬼表顯的時候，

幾乎是鬼操了全權在那裏活動，人自己的人格並沒有加入。所以許多被鬼附的人，在鬼去以後，並不

知道他剛才在鬼來的時候，所作、所說、所表顯的是甚麼。這是因為剛才是鬼的人格在那裏活動，人

的人格沒有活動，所以人的人格就不知或不全知剛才的經過如何。 

 但是，鬼的「表顯」有時是很文雅的。在不少的時候，鬼使人說話行事一如常人，其實乃是鬼

的人格在那裏活動，人的人格依然是冷靜的。在這一種的表顯之中，我們常常誤會以為這是人自己作

的，難得知道乃是鬼在那裏活動。乃是當鬼有一種反常的表顯時，我們才知道二重人格是如何在一個

人身上發現。 

 在被鬼附的信徒身上，也是有這二重人格的。不過因為信徒被附的程度不同，所以這二重人格

就也隱顯不同。在那受欺最深的，邪靈竟然能支配其人身體的全部，使之發抖，使之火燒，使之有各

種奇異的感覺，摔之倒地，使其口說人所不知道的方言，使其耳聽人所未聽的聲音，使其眼見人所未

見的異象。同時其人依然在靈裏可以非常平安，可以與神交通。信徒不察，以為自己依然會這樣的與

神接觸，所以這種表顯必定是出自聖靈的。 

 豈知：(一)聖靈從來不代替人而用人身體的任何部分。當保羅看見異象時，他還能管治自己，所

以他自己還能說話(徒九 5)。彼得看見異象的時候，也是心思清楚明白，自己會自治的(徒十 9-16)。就

是約翰看見異象的時候，也是能自治的，所以他才能把啟示錄寫下來。他起初的仆倒在地，乃是因他

受不住主的榮光；但當主加給他力量之後，他就起來；他會記得他所看見的，並不像今天自稱被聖靈

摔倒在地的人，不知當他倒地時是作甚麼，是有甚麼經歷。(二)這位信徒有聖靈住在他的靈裏，同時他



的身體乃是被邪靈所附。所以，他有這二重人格的經歷。他在靈裏與神交通，邪靈卻在他的身體上表

顯牠們的工作。信徒絕對不可因為他自己在靈裏是會與神交通的，就以為外面身體的作為乃是神所賜

的。當知因他是已重生的，所以他的新生命是會長久與神交通的。一件事是定規的，真正被聖靈充滿

的生命，並沒有這二重人格的經歷。所有的「二重人格」，都是表明其人是被鬼附的。 

 在那受欺較淺的人身上，二重人格並沒有那麼明顯。不過，有時好像在他自己之外，還有別的

人抓住他的本能。許多自己沒有想起的思想會源源而來。自己的意志好像是痿痺的，麻木的，不能出

主張、揀選、定規。自己的想像力和記憶力，好像是被人封鎖了，甚麼都不能記憶思想。自己的理性

好像有點冷硬，不知道如何推敲。許多不從心的話語，舉動和態度，竟然完全出乎意志之外，不能支

配。這些是二重人格更隱藏的表顯。 

 二重人格的意思，就是有兩個獨立的、成位的人格。意思就是不必人用他自己的意志主張甚麼，

人的魂和體的全部或局部，竟然會活動。意思就是在人的意志之外，還有一個意志會直接管治人的魂

和體。被鬼附的信徒，就是在自己意志之外，還有邪靈的意志在他裏面。被鬼附的信徒，乃是自己的

意志被制，而邪靈的意志掌權。這就是二重的人格。 

 當信徒有這二重的人格時，在他身上就有兩種不同的能力。有時聖靈從他裏面的人發出祂的能

力，有時邪靈卻從他外面的人發出牠們的能力。有時聖靈在他身上表明祂的恩典、祝福和亮光；有時，

邪靈卻從他身上發出假冒屬神的作為，使人看見異象、狂笑、高歌、哀哭，或覺得有一種麻醉的快樂

經過他的身上。今天這樣二重人格的工人真是不少！但是，會鑒別靈的人卻不多！撒但就是利用這樣

的人來成功牠的工作。信徒只因其有許多是出乎神的，有許多是屬靈的，就不敢拒絕撒但藉 那人後

來所加入的。他們就是將其中屬神的拿出來，以為這豈不好麼，而忘記了就是在這裏有了邪靈攙雜的

工作。 

 撒但都是作攙雜的工作。撒稗子在麥子中，乃是牠一切工作的原則。牠不專傳謊言，牠也傳真

理。牠用真理來鼓吹牠的謊言。並且，牠肯多傳真理過於謊言，免得牠的詭計敗露。當牠得手之後，

牠就要將當初的成分倒過來。在多少的聚會中，我們都能看見這樣的攙雜。信徒必須學習如何分別，

並試驗萬事；不然，就要受二重人格工人的傳染，也陷入被動，也被鬼附。―― 倪柝聲《被附後的釋

放》 

 

第二章 信徒的誤會 

 

 我們不要以為這樣被邪靈欺騙的信徒乃是最污穢的、卑下的、罪大惡極的。要知道這些人都是

完全奉獻自己給神的人，乃是比平常的信徒更高一等的。他們是拚命似的順服主，願意出任何的代價

來跟從主。因為他們是完全奉獻給主的人，而又不知如何與神同工，所以才陷入被動。不是他們這樣

的人，還沒有被動的可能。有許多人自以為完全奉獻給神的，然而，他行事為人仍照他血氣生命的思

想和理性，還是隨 己意而生活；這等人是不會陷入被動而被鬼附的。他們可以在別的事上給邪靈以

地位，但是在順服神的意志上是不會以被動的地位給邪靈的。都是那些真實奉獻的人，不顧自己的利

害，而願意聽從神一切命令的人，才有被動被附的可能。因為惟獨這一等人的意志最易陷入被動，才



肯完全順服所有命令他的，才有被動的可能。 

 許多人問說，神為其麼不保護他們呢？他們的存心豈非最純正的麼？神竟然讓忠心尋求祂的人

被邪靈所欺騙麼？許多人以為在任何光景中，神都是應當保護祂的兒女的。豈知要得 神的保護，必

須履行神保護的條件。信徒如果履行了邪靈作工的條件，神就不能禁止邪靈作工。神是一個遵守律法

的神。信徒既然將自己──不論其有心無心──交在邪靈的手中，神就不能攔阻邪靈有管治信徒的權

利。許多人以為存心純正就可以免受欺騙。豈知世上最易受欺騙的人就是存心純正的人。誠實並非不

受欺的條件，知識才是。信徒如果不頭聖經的教訓而儆醒祈禱，以為只要存心純正就不會受欺騙，他

就必定受欺騙。他如果受欺騙而履行了邪靈作工的條件，他怎能盼望神保護他呢？ 

 許多信徒以為他們是屬主的，所以他們必定不會受欺騙；或者以為他們是完全奉獻給主的，是

有不少屬靈經驗的，就以為自己是不會受欺的。豈知信徒這樣的自視甚穩，就是已經受欺了！信徒如

果不是自卑一點，他就要受欺到底──被鬼附，反以為是充滿聖靈。被附並不是生命的問題，也非存

心的問題，乃是知識的問題。都是因為信徒在他生命起初的時候，接受了太多理想的教訓的緣故，就

叫聖靈難以將他所需要的真理指點他；或者因為信徒自己有了成見──對於解經的成見，就叫別的信

徒難以將他所缺乏的亮光給他。信徒這樣的在危險中自詡安全，若非叫邪靈有作工的機會，就是叫邪

靈可以繼續作工。 

 我們已經看見，被鬼附的原因是在乎被動，被動的原因是在乎無知。信徒若非無知，就不至於

被鬼附。實在，「被動」不過是誤會的順服、誤會的奉獻而已，也可說是過度的順服、過度的奉獻而已。

信徒如果有了知識，知道邪靈是喜歡也是需要人被動，牠們才能作工，他就不至於讓自己陷入被動，

給邪靈以工作的機會。信徒如果知道神是需要人與祂同工，不要人將自己化作機械，就不至於讓自己

陷入被動，而望神來動他。被附的信徒，多是因為無知，才弄到這個地步。 

 信徒需要知識來分別神的作為和撒但的工作，信徒需要知識來認識神作工的原則和撒但作工的

條件。惟獨有這樣知識的人，才能保守自己脫離黑暗的權勢。撒但所藉以攻擊信徒的，乃是謊言，所

以必須有真理來代替。撒但要把信徒留在黑暗裏，所以亮光必須照耀。我們所必須緊記在心的，就是

邪靈和聖靈所有工作的原則是不同的，但是，他們每一次作工，總是照自己的原則而作。雖然邪靈是

最會改頭換面的，但是，把他們所作的工合起來看，就能看見，外面雖然不同，裏面的原則總是一樣

的。當我們知道了其中的分別之後，我們只要查察我們以往的經歷到底是從那一個原則得來的；從此，

我們就能分別甚麼是聖靈，甚麼是邪靈。按 那一個原則而行的，必定是那一個靈。 

 因為信徒陷入被鬼附的地位都是因 無知，所以我們要詳細的看信徒平常所最誤會的幾件事： 

 

【與基督同死】信徒的被動，有許多是因誤會了「與基督同死」的真理。使徒說：「我已經與基督同釘

十字架；現在活 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裏面活 ；並且我如今在肉身活 ，是因信神的兒子

而活……」(加二 20)信徒因之就以為最高的靈命就是無我。他們就以為他們應當失去他們的人格，不再

有意志，不必自治，讓「我自己」完全死，變成一種機械來順服神。他們今後對甚麼都不應當再有感

覺，應當消滅自己的人格，抹煞所有人生的慾望、興趣和愛好。他們應當真變成死屍一般。從今以後，

沒有「他們」了，他們這個「人」已經沒有了。他們以為這裏的命令是要他們自磨、自滅、「自殺」，



叫他們不覺得自己和自己的需要、自己的情形、感覺、欲好、環境、狀態、安舒、苦痛等。他們只要

覺得神在身上運行、作工、活動。他們以為向自己死，意思就是不再有自覺；所以，他們就將他們的

「自覺」交給死，要死到甚麼都不覺得，只覺得神的同在。他們知道死是應當實行的，他們就在每一

次有自覺時，專一的將自己交給死；每一次自己覺得有欲望、缺乏、需要、興趣、感覺時，都專一的

克治它，叫它死。 

 他們以為：「我已經與基督同釘了」，所以我已經沒有了。「基督活在我裏面」，所以我已經不活

了。「我與基督同釘死」，所以我已經死了，所以我現在應當實行死，意思就是我自己不再有思想和

感覺。「乃是基督在我裏面活 」，所以我的人格已經沒有了，現今乃是基督在我裏面替我想，替我覺

得，我就是被動的服祂，讓祂在我身上思想、感覺。但是，他們並不注意保羅在這裏所說的另一句話：

「我如今在肉身活 」。保羅死了，但是，保羅並沒有死！這個「我」已經同釘十字架，然而，這個「我」

還是活的。保羅經過十字架之後，說：「我如今……活 ！」 

 在這裏我們看見十字架並不將我們的「我」消滅，我是永遠存在的。將來上天堂還是我這個「我」，

並非別人替「我」去的；不然，救恩有甚麼意思呢？我們接受基督的死的意思，就是我們向罪死，並

且也將自己的魂生命交給死，就是那些最美好的、最善義的、最清潔的，也應當交給死。神的意思，

乃是要我們拒絕靠 自己天然生命而活的心，乃是要信徒靠 神而活，時時刻刻吸取神的生命以供給

全人生活的需要。神並非要消滅人的各種功用，並非要全人陷入被動。反之，這樣的生活，需要信徒

逐日的、專一的、活潑的、相信的運用意志拒絕自己血氣的生命，支取神屬靈的生命。今天人身體的

死，如同不是消滅的：將來人在火湖裏的死，如何不是消滅的；照樣，今天人與基督同死，也並非消

滅的。人的自己應當存在，人自己的代表──意志──也應當存在。人所靠 而活的自己生命應當死。

這是聖經的教訓。 

 當信徒這樣的誤會，並這樣的讓自己陷入被動之後，結果就是：(一)他自己不再使用自己；(二)

神因為這樣的情形是違反祂作工的原則的，就也不使用他；(三)邪靈因為這樣的狀態是與牠們作工的條

件相合的，就利用這個機會，而憑依在信徒身上。所以，信徒這樣誤會死而實行死的結局，並沒有別

的，不過就是被鬼附，而假作是神充滿了他而已。因這個緣故，我們在許多地方看見，都是在信徒接

受加拉太書第二章的教訓之後，便被鬼附而有許多奇異的經歷。 

 當信徒這樣的「死」了之後，邪靈就使他自己沒有感覺，也不知為自己感覺。當他與人接觸時，

人要覺得他是鐵石打成的，好像沒有感官一般。他不覺得別人的苦痛，也不覺得他自己如何使人苦痛。

他沒有本事來知道、分別、感覺、察看一切在他外面和裏面的事。他絲毫不覺得他自己的態度、形容

和行動是怎樣的。他並不用意志來思想、推求、決斷，便說話了，行事了。他自己並不知道話語、思

想、感覺是從那裏來的。也自己的意志並沒有這樣的定規，卻有許多的話語、思想和感覺，藉 他作

一條運河發表出來。他所有的動作和行為，都是機械式的；他自己並不知其原因，也莫名其妙，不過

就是因為受了一種不知來源的命令和聖方便作了。他雖無「自覺」，但是，當人家稍為不慎的對待他，

他是最會誤會，最會覺得難過的。他就是這樣的沒有感覺過日子。他以為他自己是與基督同死了，所

以連自己都不覺得了。豈知「沒有知覺」是邪靈依附的條件，也是邪靈依附的結果。這叫邪靈憑依、

攔阻、攻擊、感動、提議、思想、扶助、催促，毫無阻擋，因為信徒自己尚是毫無所覺的。 



 所以，我們應當記得，我們所說的「死亡」，乃是對己的生命、能力、意見和己在神之外的活動

死，並非對己的位格死。我們並非抹煞自己而使之不存在。這是必須分別的。我們說沒有自己，意思

是說沒有自己的活動，並非說沒有自己的存在。信徒若以為應當消滅自己人格的存在，自己不應當思

想，不應當覺得，不應當有意見，不應當有身體的轉動，一天到晚就是在夢裏作人，也不知道自己跑

到那裏去了，他就要被附。他雖以為這是真實的死己，他真是一個無己的人，他屬靈的經歷是比任何

的人都高；其實他這樣的奉獻，不是奉獻給神，乃是奉獻給邪靈。 

 

【神的運行】「因為你們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們心裏運行，為要成就祂的美意」(腓二 13)。這也是一

節最被誤會的聖經。在有的信徒看來，立志的是神，行事的也是神，乃是神將神所立的志和神所行的

事放在他裏面，乃是神替他立志，神替他行事；所以他自己不必立志，自己不必行事，只要神替他立

志行事。他已經是超級的信徒，所以他並不立志行事，乃是神立志行事；他自己除了作一種無知覺的

機械之外，對於立志行事是沒有關係的。 

 豈知道這一節聖經的意思，不過是神在我們裏面作工到我們肯立志、肯行事的那一點。神並不

往下再作，只作到那一點。神並不替人立志行事。神乃是作工到人肯照 祂的美意而立志、而行事的

地步。立志行事的仍是人自己。使徒在這裏是最謹慎的，所以他說：「你們立志行事」。不是神立志行

事，乃是「你們」。你們的人格尚在，你們自己還應當立志行事，立志行事還是你們自己的事。神雖然

運行，但是神並不代替。立志行事是人自己的事。這裏「運行」的意思，就是神在我們裏面作工，感

動我們，溶化我們，策動我們，叫我們有一個傾向遵行祂旨意的心。神並不替我們立志來遵行祂的旨

意，神只使我們傾向祂的旨意，然後我們自己立志來遵行。這裏的教訓，是人的意志需要神能力的扶

助；他若離開神，就自己所定規的，隨 自己意志所作為的，是沒有用處的。神不要替人立志，神也

不要人單獨立志，神要人倚靠祂的能力而立志──不是神代替立志，乃是靠神的運行而立志。 

 有的信徒不知道這個，以為既是神在我裏面運行，我就連動都不必，就是被動的讓祂運行，行

出去也好，在裏面行也好，都隨 神。也以為乃是神運行立志，所以我並不立志──不必運用我自己

的意志，而讓另外一個意志在我身上用我這個人。因此，他就不敢定規甚麼，揀選甚麼，抵擋甚麼，

乃是被動的「等候神的旨意降臨」。當外面有一個意志替他定規的時候，他就接受。一切出乎他自己意

志的，也都撲滅。這樣作的結局就是：(一)信徒不用自己的意志；(二)神也不用祂的意志來替他出主意，

因為神要信徒活潑的與祂同工；(三)邪靈便趁 機會抓住這個被動的意志來代替信徒行動，不是叫信徒

痿痺不前，就是叫他充滿了「鬼火」發熱；(四)在這樣的時候，信徒相信乃是神代替了他出主意，豈知

實是黑暗的權勢作了他的主。 

 我們必須看見，神代替我們「立志」，和我們用意志與神同工的分別。如果是神代替我們主張，

就這件事與我們完全無干，雖然是我們的手作的，但是我們的心並沒有如此主張，我們在清楚的時候，

知道這件事並不是我們作的；如果是我們用意志活潑的與神同工，我們要看見這事雖然都是靠 神的

力量作的，卻是我們去作的。一個被鬼附到極端的人，並不知道他在鬼「來」時他所有的舉動；他雖

然一時瘋狂，但是過後他對於剛才所作的毫無所知。這就是對我們說，那些瘋狂的事，都是鬼用牠的

意志替他作的。雖然信徒在受欺的時候，以為他現今所有的事都是自己作的，話都是自己說的，意思



都是自己想的；但是，當他被神的光一照，問自己到底有否真「要」如此行、說、想，他就知道這些

與他自己毫無關係，乃是附在他身上的邪靈替他作的。 

 消滅我們的意志，並非神的旨意。我們若說「今後我再沒有自己的意志了，就是讓神的旨意從

我身上顯明出來，」，我們就不是把自己奉獻給神，乃是與邪靈立約了；因神不以祂的旨意代替我們的

意志。正當的態度乃是，我有我自己的意志，不過，我意志所要的乃是神的旨意。我們應當把意志放

在神這一邊，而靠 神的生命行事為人。實在的真理就是：從前使用我們意志的生命，現在是被交在

死地；我現今靠 神的生命使用我的意志。現今我並非消滅了意志，意志仍是有的，不過換了生命罷

了。死的是自己的生命；意志的功用是仍然存在的，不過是被神所更新過的而已。新生命現在用 我

的意志。 

 

【聖靈的工作】信徒因為不明白聖靈的工作，以致陷入被動和被附者，數目真多。有幾件事是最普通

的： 

 等候聖靈：現今的教會在經歷上真是太不明白聖靈了！所以，有許多好意的信徒，就多在各地

方注重聖靈的教訓。其中有一種最普通的教訓，就是應當「等候聖靈充滿」，「等候聖靈降臨在你個人

身上」，「等候聖靈的浸」。在實行方面，就有人在家裏徹夜的禱告，長期間的禁食，「等候要得 他個

人的五旬節」；有的聚會，就在講道完畢之後，將聚會改作「等候的聚會」，凡要求聖靈的，都可在其

中等候。結果：真有許多人得 奇異的經歷，有超然的靈降臨在他們身上，叫他們有奇美的感覺，看

見異象、奇光，聽見聲音，說方言，震動，以及別的現象。從那時以後，主耶穌變為更寶貴，明顯的

罪惡也除去不少，更為喜樂，更為熱心。他們以為他們已經得 聖靈的浸了。他們這樣作，是根據路

加福音二十四章四十九節：「我要將我父所應許的降在你們身上；你們要在城裏等候，直到你們領受從

上頭來的能力；」和使徒行傳一章四節：「耶穌……囑咐他們說，不要離開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應許

的……。」 

但是，在這裏我們應當注意幾個重大之點。主耶穌在這裏真是命令門徒等候聖靈降臨；但是，從五旬

節之後，我們沒有在使徒行傳或書信裏看見使徒命令信徒「等候」來得聖靈的。他們現今乃是用「受」

(徒十九 2)字，不是用「等」字了。 

 並且，當日門徒等候十日，聖經並沒有說，他們是被動的「等」；他們乃是同心合意的禱告祈求。

今天被動的等候，和深夜的等候(有的竟然還不只十日)，與門徒所作的並不相同。 

 並且，在五旬節之後，我們每次讀到信徒得 聖靈充滿，都是立即得 ，並不像信徒們在當初

那樣需要等候的(請看徒四 31，917，十 44)。 

 聖靈是不可以直接向之呼求的，也不能求之使來的，因為聖靈不過是另一位的恩賜(路十一 13；

約十四 16)，並且已在五旬節時降臨了。全部新約中從來沒有一個人直接向聖靈呼求的。直接求聖靈降

臨，要聖靈為信徒施浸，乃是聖經所沒有的，因為聖經是說「祂(主耶穌)要用聖靈……給你們施浸」(太

三 11)。 

 還有，聖靈只降臨在「新人」就是裏面的人的上面。想要聖靈降臨在身體上面，要在感覺上覺

得，預先定規好身體上有如何的感覺時，才算得聖靈的降臨，乃是受欺的根源。 



 所以，今天「等候聖靈」這樣的作為，並不合乎聖經。這種等候的狀態完全是被動的。在這樣

的等候中間，多數是在深夜裏，身體已經疲倦了，禁食已經很久了，等候的日子已經很多了，就叫信

徒的心思天然的很混沌。並且，長入坐 或跪 的禱告，以「等候」聖靈降臨在身上，最容易叫意志

陷入完全的被動。信徒沒有抵擋、分別、揀選甚麼，就是被動的等候，就會有一個靈臨到他的身上，

來把他摔倒在地，來使用他的口舌，來給他奇妙的感覺。這樣的等候，都是以便利給邪靈的。怪不得

在這樣的光景中，信徒多得 超凡的經歷。超凡者就是要等人如此的被動，而後將自己顯現出來。聖

靈不作工，因為那是違反祂作工的原則的。邪靈利用機會便大活動起來，把許多假冒的給信徒。此時

所有獻上給聖靈的禱告、應許、信心，都是獻給邪靈的。雖然在這樣的聚會中，佳美的空氣好像充滿

了屋子，眾人都覺得安靜快樂，過後也許有許多的犧牲和工作，但是，那天然的生命依然是沒有經過

對付的。 

 順服聖靈：信徒根據使徒行傳五章三十二節的話，「神賜給順從……祂……之人的聖靈」，就以

為他們是應當「順從聖靈」的。他們因為沒有按 聖經的命令來試驗分別真理和謬妄的靈，就以為凡

降在他們身上的靈都是聖靈。所以，他們就被動的順服他們身上的靈。他們整個人不過變成一種機械。

他們身上的靈所吩咐他們的，他們都一一遵從。當他們要有所舉動時，就是回轉到自己的身上來等候

命令。久而久之，這漾被動的狀態就逐漸加深，就叫在他們身上的靈可以直接使用他們的口、手等機

關。信徒以為這一種的順從聖靈乃是神所喜悅的，豈知這裏始終沒有叫我們順從聖靈。我們乃是藉

聖靈順從父神的。使徒剛在前幾節(29 節)對我們說，應當「順從神」。信徒如果把聖靈當作他順從的目

標，而忘記了父神，就叫信徒順從他裏面或在他四圍的靈，而不藉 聖靈服在天上的父神。這是被動

的起頭，也是給邪靈以假冒的機會。只要比聖經過了一點，便有許多的危險。 

 聖靈作主：在別的地方我們已經說過，神藉 聖靈管治我們的靈，我們的靈藉 魂裏的意志管

理我們的身體、全人。乍看這一句話好像是無關緊要的，豈知其中屬靈的關係正大。聖靈只影響我們

的直覺，使我們知道祂的旨意；聖靈充滿時，也只充滿我們的靈。祂並不直接管理我們的魂或體，祂

也並不直接充滿我們的魂或體。這是最應當注意的一點。因此，我們不能盼望聖靈藉 我們的心思來

思想，藉 我們的情感來感覺，藉 我們意志來主張。聖靈乃是將祂的旨意在直覺裏顯明，使信徒自

己照 祂的旨意來思想、來感覺、來主張。許多信徒以為他要將他的心思(頭腦)獻給聖靈，讓祂從裏面

思想出來，豈知道這是一個最大的錯誤。聖靈從來不這樣直接代替人，用人的心思。聖靈從來不要人

被動的奉獻給祂。祂要人與祂同工，祂不替人作工。祂的感動，信徒是有能力可以消滅的(帖前五 19)。

祂並不強迫信徒去作甚麼。 

 聖靈也不直接管治人的身體。人要說話須自己開口，要行動須自己舉足，要工作須自己動手。

神的聖靈是絕對不侵犯人的自由。祂除了在人的靈裏──就是神的新造裏──作工之外，祂並不在人

意志之外來動人身體的那一部分；就是人自己願意了，牠也不肯代替人來動他身體的那一部分。因為

人有自由意志的。人必須作他自己的主人，必須使用自己的身體。這是神的律法，神不願自己犯法。 

 我們常常說，「聖靈管治人」。說這話的意思，如果是指聖靈在我們裏面作工，使我們順服神，

這是不錯的；如果是指聖靈直接管治我們的全人，就是完全錯誤的。在此，我們可以分別邪靈和聖靈

的工作。聖靈住在我們靈裏，為要表明我們是屬神的；邪靈附在我們身上，為要驅使我們如同機械一



般。聖靈徵求人的同工；邪靈尋求完全、直接的管治。我們與神的聯合乃是在於靈裏，而不在身體上

或魂裏。我們若誤會了，以為我們的心思、情感、身體和意志，都當直接的受神的「動」，邪靈就要假

冒作工了。信徒不應當隨 自己的思想、情感和意思而行動；但是，當信徒在靈裏得 啟示之後，就

當用自己的心思、情感和意志來執行靈的命令。自己放棄魂和體不用，盼望聖靈直接來用，乃是鬼附

的初步。 

 

【屬靈的生活】現今信徒對於屬靈生活的誤會有許多，我們現在只能略看幾件： 

 語言：「因為不是你們自己說的，乃是你們父的靈在你們裏頭說的」(太十 20)。信徒以為這個意

思就是神要代替他說話，他們不必說話，神會從他們口中將話說出來。他們將口「奉獻」給神，自己

不再作主，盼望作神的「舌人」，叫自己的嘴唇和聲帶都陷入被動，讓外面超凡的力量來使用它。有的

為主傳信息的人，以為當聚會時，他自己都不必用心思、用意志，不過將口被動的獻給神，讓神從他

口中說出話來。這樣作的結果就是：(一)信徒自己不說話；(二)神也不說話，因為神不把人當作一種留

聲機；(三)邪靈利用信徒的被動，就從他的口中說話。這樣就叫信徒時常得 一種的能力在他們口中說

話，叫他們時常得到「天上的消息」。信徒因為所說的非常美好，就以為這些話語乃是出乎神的。 

 馬太福音這裏所說的，不過只說到被逼迫受審時的事，並且也不是說聖靈要代替信徒說話。使

徒彼得和約翰後來在公會中的經歷(徒四 8)，就是應驗這個。 

 引導：「你必聽見後邊有聲音說，這是正路，要行在其間」(賽卅 21)。信徒不知道這節是特別說

到在千年國裏猶太人──神肉身的子民──所要經歷的；那時並沒有邪靈的假冒。信徒卻以為這樣聽

見超然聲音的引導，乃是最高的。他們以為自己高人一等，所以常有超然的引導。他們並不使用良心，

也不隨從直覺。他們就是被動的等候超然的聲音。他們以為自己不必思想、考慮、揀選、定規，不過

就是被動的「順服」。他們就是將這聲音代替自己的直覺和良心。結果：(一)信徒不用良心和直覺；(二)

神不願命令他，不要他像機械那樣順服；(三)邪靈就用超凡的聲音，代替直覺的啟示。這樣一來，邪靈

就可以依附他們了。 

 從今以後，信徒不再顧念自己直覺的感動、良心的聲音、自己所明白所感覺的，或者別人所說

的，他就是頑固的隨從超然的聲音，而不稍為思想一下。這樣一來，就叫他的道德標準逐漸墮落，他

自己還不覺得。這是因為他乃是讓邪靈代替了他的良心，而不再分別善惡。 

 記憶：「保惠師……要叫你們想起我對你們所說的一切話」(約十四 26)。信徒不知這話的意思是

聖靈要光照心思，使他們記起主的話；卻以為這裏是說，他們不必再用自己的記性，神會叫他們記得

一切的事。因此，信徒就讓他的記性陷入被動，自己不再用意志來使用記性。結果：(一)信徒不用自己

的記性；(二)神也不用，因為沒有人與祂同工；(三)邪靈就進來，將許多有利於邪靈的事物都羅列在信

徒眼簾前，而不能拒絕。人因為意志被動了，所以沒法支配自己的記性。 

 愛心：「聖靈將神的愛澆灌在我們心裏」(羅五 5)。信徒誤會這節的意思，以為這是說，他們自己

不去愛，聖靈會將神的愛給他們。他們求神藉 他們來愛，將神的愛充分的供給他們，好叫他們能滿

有神的愛。他們自己現在不再愛，乃是要神使他們愛。他們不再使用自己情愛的本能，讓自己的情愛

的功用陷入麻木不仁。結果就是：(一)信徒自己不愛；(二)神不抹煞人和他天然情愛的功用而將超凡的



愛給人；(三)邪靈就代替他作人，而隨 牠們的意思，發表牠們的情愛和恨惡。因為信徒這樣的被動，

不用意志來支配自己的情愛的功能；就叫邪靈將一種情愛的替換品給信徒。後來，信徒要看見自己好

像木石一艘，好像對於甚麼都是冷淡的，並不知甚麼是愛心。這就是許多信徒雖然是聖潔的，卻是非

常剛硬難親的緣故。 

 主耶穌說：「你要盡心、盡性、盡意、盡力，愛主你的神」(可十二 30)。這是誰的愛呢？誰的心、

誰的性、誰的意、誰的力呢？自然是我們自己的。我們自己的生命應當死，但是，我們這些功能依然

是應當存留的。 

 謙卑：「我們不敢將自己和那自薦的人同列相比……」(林後十 12~18)。信徒因為誤會了謙卑的意

思，就以為無論如何他總當隱藏自己，以致神所允許的一種正當的自重心，竟然也沒有了。有不少的

自卑都是被動和被附的變相。結果：(一)信徒抹煞自己；(二)神不充滿他；(三)邪靈利用被動，叫他更「謙

卑」。 

 當信徒這樣的被附而自卑的時候，他的四圍好像都是黑暗、絕望和軟弱，叫與他接觸的人覺得

有一種的冷凍、沉悶和憂傷。他自己也是極易灰心、失志、難過的。在最緊要的時候，他卻要潔身引

退，予別人以難堪。神的工作，在他看來，亦無關緊要。在言行之中，他在注意要把這個「我」隱藏

起來；但當他正這樣的時候，他的「我」反弄得更顯露，並且叫真屬靈的人難過。當神的國度有大需

要的時候，他只因過分的看不起自己，便袖手旁觀。在他身上所表顯的，就是一種長久的「無能為」、

無希望、不可為和易受人傷的感覺。信徒以為這是真實不看自己的謙卑，豈知乃是邪靈使他過分看自

己的結果。真實的謙卑會仰望神而進前的。 

 

【神的安排】我們知道，在這世界裏，除了人的意志之外，還有兩個完全相反的意志。神不只要我們

順服祂而已，並且祂要我們抵擋撒但。因此我們兩次在聖經裏看見，神將這二者聯起來說。雅各書四

章七節，上一句對我們說：「你們要順服神。」；下一句就說：「務要抵擋魔鬼。」彼得前書五章六節到

九節也是如此。先是說：「你們要自卑，服在神大能的手下。」後來就說：「你們要用堅固的信心抵擋

牠(魔鬼)」。這是真理的持平。信徒必須在所遭遇的一切事上順服神，承認神為他所安排的都是最好的；

他雖然受苦，但因這是神的旨意，就也甘心的順服。這是一半的真理。使徒們知道我們有偏頗的危險，

所以，立即對我們說，我們順服之後，應當抵擋魔鬼。這是因為除了神的旨意之外，還有魔鬼的旨意。

在許多的時候，牠可以假冒神的旨意，特別在我們的境遇裏假冒。我們如果誤會了，以為只有神的旨

意在這世界裏，我們就要上魔鬼的當，以牠的旨意作為神的旨意。因此，神要我們順服祂，同時卻抵

擋魔鬼。抵擋就是意志的一種工作。抵擋就是意志反對、不肯、不願、不贊成。神要我們用意志，所

以祂說：「務要抵擋。」神不代替我們抵擋，我們應當自己抵擋。我們還有意志，還應當用這個意志，

不過當聽神的話而已，這是聖靈的教訓。 

 但是信徒誤會，以為神的旨意是從神的「安排」中彰顯出來的，所以一切臨到他身上的事，都

是神的旨意，自然用不 他自己的意志再來揀選、思想、決定、抵擋，或者再作別的了，他不過就是

靜默的接受一切罷了。這自然是很好聽的，也好像是不錯的，但是此中仍難免有了誤會。不錯，我們

承認神的手是在一切事情的後頭的；我們也知道我們應當完全順服神的手。但是，這裏更是一個「態



度」過於一個「行為」。問題是：如果臨到我們身上的，是神命令的旨意，我們有否話說？這是我們存

心的態度。當我們肯順服神之後，我們就可以進一步查問，到底這些事是否出自邪靈？或者是神的旨

意？如果是神命定的，我們就沒有話說；不然，我們就應當與神同工來抵擋。我們並非不必查察、試

驗，便順服了一切的環境。態度是無論何時都是一樣的，實行只當在明白之後。不然，就要連魔鬼的

旨意都順服了。 

 信徒不應當像沒有頭腦的人，完全的被動，隨 環境的支配；乃是當遇見每件事時，都是活潑

的、主動的、有意識的查考其來源，試驗其性質，明白其究竟，而定取捨。順服神是緊要的，但並非

盲從。這樣的活潑查考，並非說我們可以在環境裏違背神；乃是說，我們是存心順服神的，不過要知

道我們的順服，到底是否順服神而已。今天信徒的態度少有順服的，意思就是明知是出乎神的，也少

有順服的。當他們被神打碎的時候，他們又不管其是否出乎神，只要臨到他們身上了，他們就不加細

察而接受。持平的真理，就是存心順服神，明白境遇的來源，而後接受或抵擋。 

 但是，許多完全奉獻的信徒，並不知道這樣的分別。他們就是被動的順服環境，以為一切都是

神的安排。這樣，就叫邪靈有了機會來利用並苦害信徒。牠們預備環境──牠們的陷阱，使信徒成功

牠們的旨意。或者興風作浪，使信徒受到苦害。信徒就是這樣被動的受別人罪惡的傷害，以為這是「不

與惡人作對」。豈知神也是要信徒與罪惡竭力爭戰(來十二 4)，藉 勝過環境而勝過邪靈。 

 信徒這樣作的結果就是：(一)信徒不用自己的意志揀選和定規；(二)神不在環境裏面壓迫信徒；(三)

邪靈利用環境以代替信徒被動的意志。信徒此時乃是順服了邪靈，而反以為自己是順服神。 

 

【受苦與軟弱】信徒因為完全奉獻的緣故，就以為他應當行走十字架的道路，為基督受苦。他也以為

自己天然的生命是沒有用處的，他要得 從神而來的力量，他就自甘軟弱，盼望因之而剛強。這受苦

和軟弱兩件事，都是神所喜歡的，只因信徒的誤會，以致也常變作邪靈作工的根據。 

 對於受苦，信徒以為這是最高的利益；所以，從他奉獻之後，就被動的順服一切臨到他身上的

苦難，無論它是藉 甚麼而來。他相信這樣的受苦是為主的，所以是有賞賜的，也是有利益的。他並

不知道，如果他不是專一用他的意志揀選神所要他要的，而抵擋一切邪靈要給他的，卻被動的接受苦

難，就給邪靈有好機會使他受牠們的苦。被動的受苦，使邪靈有以苦給信徒的可能；當信徒受苦之後，

相信這苦是從神來的──相信邪靈的謊言，就叫邪靈有長久使信徒受苦的可能。信徒這樣所受的苦，

乃是履行邪靈作工的條件所致，並非從神而來。他以為他是為教會受苦，補滿基督患難的缺欠，他以

為自己是殉道者，豈知他不過是個被害者。他以受苦為榮耀，豈知不過是被附的一個病態！ 

 一件事是堪以注意的，就是這樣從鬼附而來的苦難，都是沒有意義的，是絕對沒有結果的，是

無目的的。除了光受苦之外，其他的意義都沒有。並且，也沒有聖靈在我們的直覺裏見證這是從神來

的，不過是信徒自己在那裏想而已。 

 如果信徒稍為查考一下，也許他要看見，從前他並沒有這樣的經歷，乃是當他奉獻給主，揀選

受苦之後才有的。並且，當他這樣揀選之後，他曾接受所有的苦難，以為都是從神來的。其實，其中

即非全是從黑暗權勢而來，也有大多數是的。他既將地位給邪靈，又信牠們的謊言，就使他一生充滿

了苦難，沒有理由，不知原因，也無效果。信徒如果知道了鬼附的事，就可以明白這樣的事。多少不



能除滅的罪，如何是因 鬼附而有的，多少不知來源的苦，也是因 鬼附而有的。知道了鬼附的真理

之後，可使信徒除罪，也可使信徒除苦──無意義的苦。 

 對於軟弱，信徒也有類似的誤會。他以為應當長久軟弱，好叫他得 神的力量。他以為使徒是

「甚麼時候軟弱，甚麼時候就剛強了」(林後十二 10)，所以，他也「要」軟弱，好叫他也剛強。他不知

使徒並沒有說：「我要軟弱，好叫我剛強」；使徒不過告訴我們他的一個經歷，說到神的恩典如何當他

軟弱時，便使他剛強，能以成功神的旨意。這樣的軟弱，並非保羅要來的。他本來實是軟弱的，但是

神使他剛強。這裏並非勸勉信徒去揀選軟弱，並非要剛強的信徒特意去揀選軟弱，然後讓神使他剛強；

乃是要指示已經軟弱的信徒，知道他們是可以剛強的。 

 這樣特意的揀選軟弱，乃是錯誤，乃是以可乘之機給邪靈。揀選軟弱和揀選苦難，都是履行邪

靈作工的條件，因為都是專一的將人的意志放在邪靈那一邊。因此，有許多的信徒，當初他的身體是

很康健的，但是他揀選軟弱，以為從此以後，他乃是在神裏剛強了。豈知他所揀選的軟弱，一天過一

天在他身上越發顯明，而他所盼望的剛強，竟然沒有看見。他竟成為別人的累贅，在神的工作上毫無

用處。這樣的揀選軟弱，不但不能使神將力量給他，反倒使邪靈有機會來攻擊他。如果信徒不是專一

的抵擋、反抗、推辭他這樣的軟弱，他就要長久的軟弱。 

 

【最要的點】我們所說的，自然有許多都是論到那些極端的人是如何行為的，自然有許多人並沒有如

此極端的舉動；但是無論如何，其中的原則都是一樣的：凡在意志上被動，履行了邪靈作工的條件的，

鬼都是要作工的。許多信徒雖然沒有專一的揀選，但是，他們在不知不覺之中，總是陷入被動，把地

位給了邪靈，以致陷入危險的地位。讓每一個有上文所說的經歷的人，查問自己曾否履行邪靈作工的

條件。這個要拯救他脫離許多假冒的經歷和無謂的苦痛。 

 我們知道邪靈所利用的都是真理，不過真理伸得太長，過於其本來的地位。拒絕己、順服、等

候、神的安排、受苦等，那一樣不是真理呢？不過只因信徒不知靈命生活的原則，就叫邪靈利用信徒

的愚昧，使之履行牠們作工的條件。我們如果不在所有的教訓上察看其中的原則，到底是合乎聖靈作

工的，或是合乎邪靈作工的，我們就會受欺。一切的真理只要伸長一點，都是大有危險的，所以不可

不小心。 

 現在我們應當清楚明白神和撒但在我們身上作工原則的根本分別：神要信徒藉 他自己的意

志，使用他全人所有的本能以與神同工，以被聖靈充滿；邪靈要求信徒意志被動，放棄全人所有本能

的全部或局部，以便利其工作。 

 前者，是聖靈充滿人的靈，在人的靈裏賜生命和能力，釋放、張大、更新、加力給全人，使人

自由而不作奴隸。後者，是邪靈佔據人被動的機關；如果人沒有察出，牠們要使人失去其人格和意志，

作牠們的傀儡，被牠們監禁、壓制、擄掠、強迫、包圍，牠們要徵服人的魂和體，使人受捆綁而不自

由。前者使信徒在直覺裏知道神的旨意之後，還能用心思思想明白，還能自由運用意志以使用全人，

以成功神的旨意。後者使信徒受外來能力的催迫，以為這能力就是神旨意的代表，不能思想，不必決

斷，就是像機械一般去行這能力所催迫的。 

 也不知道有多少神的兒女，在不知不覺之中，讓自己陷入被動，停止自己的意志和心思的工作，



以致被附、受苦。被動的程度，無論何等的低，都足以使邪靈作工；如果程度高，就叫邪靈在他的身

體上能夠顯出許多超凡的奇事，一若他們在扶乩者身上所顯的一樣，不過這個人有基督徒的外殼而已。

我們不要以為許多信徒的超凡經歷，如說方言、見異象、聽聲音等為希奇，這些不過都是按 定律發

生的。在天然界裏如何每一件事都是有定律的，在靈界裏亦然；有某種的狀態和舉動，必定有那一種

狀態和舉動的結局。定這些律的神，是守律的神。所以，無論人是有意或是無心履行了這定律，他就

必定得 當有的結局。無論你是一個基督徒，或是一個扶乩者，只要你被動，邪靈就必定附在你身上。

人如果用他的意志、心思、力量，與神同工，神的聖靈就要作工，這也是一個定律。―― 倪柝聲《被

附後的釋放》 

 

第三章 戰場的心思 

 

 現在我們要看，仇敵是用甚麼方法來得 人的意志。照 聖經看來，人的心思乃是一個戰場，

撒但和邪靈就是在這裏與真理爭戰，也就是在這裏與信徒自己爭戰。我們如果可以引比方的話，就人

的意志，好像是邪靈所要攻取的城池；人的心思，乃是戰事發生的場地，用以得 那個城池的。使徒

說：「因為我們雖然活在血氣中，卻不憑 血氣爭戰。因為我們爭戰的兵器，本不是屬血氣的，乃是在

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堅固的營壘；將那辯論者各樣的理想，和各樣阻攔人認識神的那些自高之事，

一概攻破了，又將人所有的心意奪回，使它都順服基督」(林後十 3~5，另譯)。在這裏，使徒先告訴我

們一個爭戰，後來告訴我們這一個爭戰到底是在那裏，是為 甚麼。我們所看見的，就是這個爭戰是

完全與人的心思發生關係的。使徒將人「各樣的理想」當作「堅固的營壘」。他以為這個心思是仇敵所

固守的營壘，所以非「攻破」不可。他並且還以為在這營壘中間是有許多反叛的心意；他要攻破人的

心思，並將人心思裏反叛的心意奪回，使這些心意完全「順服基督」。這樣看來，人的心思乃是一個戰

場，因為邪靈是在這裏和神爭戰的。 

 

【重生之前】當人重生之前，聖經告訴我們說，「此等不信之人，被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

榮耀福音的光照 他們」(林後四 4)。這與剛才所引的聖經是相合的，因為撒但就是這樣的堅守人的心

思，使之盲瞎。人也許以為自己是非常聰明的，能夠用許多的理論來反對福音；還有的人或者以為別

人所以不信的緣故，乃是因為他們還不明白；豈知是因人心思的眼睛被撒但所遮蔽。人的心思既是這

樣的被撒但所固守，就叫人的「心地剛硬」(林後三 14)，「隨 肉體和心思所喜好的去行，本為可怒之

子」(弗二 3)，而在「心思裏與神為敵」(西一 21)，這是因為「肉體的心思，就是與神為仇」(羅八 7)的。 

 讀過這些聖經，並看見黑暗的權勢是如何特別與人的心思發生關係，就叫我們知道人的心思乃

是撒但所特別容易攻擊的部分。黑暗的權勢對於人的意志、情感和身體，若非已經有了相當的地位，

就並不能直接下手作甚麼。但是牠們對於心思卻不是這樣。心思好像已是牠們的產業，並不必人怎樣

特別允許或請求牠們來，牠們便可以自由作工了。使徒將心思當作仇敵的營壘，好像就是告訴我們，

撒但和牠的邪靈是如何根深蒂固的與人的心思發生了關係；所以牠們能將心思當作牠們的營壘，藉

心思保守牠們的囚虜。牠們利用人的心思使人順服牠們的權力；牠們也利用牠們囚虜的心思，引起人



來反抗神。我們真不敢說定，世上的哲理、論理、知識、查考和研究，有多少不是從黑暗的權勢來的。

不過一件事是定規的，攔阻人認識神的理想，都是仇敵的堅壘阿。 

 心思這樣的與黑暗權勢接近是無可怪的。人類第一次的犯罪，就是為 追求「分別善惡的知識」，

而那知識是撒但所給的；所以，人類的知識(心思)就和撒但特別相投。我們如果謹慎的讀過聖經，並觀

察過聖徒的經歷，就能看見人所有與撒但和牠邪靈的交通，都是在心思裏的。不要說別的，只說魔鬼

的試探。所有魔鬼給人的試探，都是在心思裏給人的。不錯，牠常是藉 肉體來挑動人的贊成；但是，

每一次都是將所有的試探，製成一種思想來引動人。我們不能將試探和思想分開。所有的試探都是在

思想裏給我們的。我們的思想既是這樣的向黑暗的權勢「門戶開放」，我們就應當知道如何防守我們的

思想。 

 當人未重生時，就是他的思想攔阻他認識神。所以，需要神的大能來攻破人的思想。在人得救

的時候，有一件事發生，或者說是應當發生，就是悔改。悔改在原文的意思並沒有別的，不過就是「心

思的一變」。因為人乃是在心思裏與神為敵，所以神要人的心思改變一下，好叫祂將生命給人。人在不

信的時候，是心地黑暗的；在得救的時候，乃是心思改變的。因為心思是那樣的被撒但遮蔽，所以，

當人還未接受一個新心之前，神要人先接受一個改變的心思(徒十一 18)。 

 

【重生以後】當人悔改之後，他的心思並非完全脫離撒但的工作。撒但從前怎樣藉 心思作工，現今

還是照樣藉 心思作工。使徒對哥林多的信徒說：「我只怕你們的心思或偏於邪，失去那向基督所存純

一清潔的心，就像蛇用詭詐誘惑了夏娃一樣」(林後十一 3)。使徒知道撒但如何弄瞎不信者的心思，牠

也要如何迷惑已信者的心思。使徒知道，信徒雖然已經得救了，但是他的心思尚未更新，所以心思還

是最緊要的戰場──心思要比全人別的機關多受黑暗權勢的攻擊。我們應當知道，撒但的邪靈是特別

注意我們的心思，並且都是在我們心思裏攻擊我們的，「就像蛇用詭詐誘惑了夏娃一樣」。撒但不是先

攻擊她的心，乃是先攻擊她的心思；照樣邪靈所要先攻擊的，並非我們的心，乃是我們的心思，好叫

我們失去純一的信心。因為牠們知道，我們的心思乃是最軟弱的一點，當未信的時候，乃是牠們的營

壘，直到如今，還有許多地方尚未完全攻破，所以，牠們在此下手，乃是最得計的。夏娃的心乃是無

罪的，但她卻在心思裏接受撒但所提議的思想，並且被牠詭詐的能力所迷住，以致她的心思失去理性，

因而陷入羅網。所以，信徒自誇存心正直是沒有多大用處的；他的心思必須受教如何抵擋邪靈；不然，

就牠們有方法來試探、來欺騙你的心思，然後使你的意志矢去自主。 

 

【邪靈攻擊的心思】我們如果查考過信徒心思裏的一切經歷，我們就知道，信徒的心思會有許多的毛

病，例如：心思裏充滿了各種自己不能管治的思想、想像、污穢的圖畫、流蕩和紛亂的思念，記憶力

的忽然停止，不知何來的成見，集中力的薄弱，思路的停滯、壅塞，好像心思是受了鎖鏈一般，充滿

了狂熱的思想，一直轉動不休。信徒總是覺得自己沒有力量來管治自己的心思，使之照 意志的主張；

並且，無論大大小小的事總是時常忘記他作了許多「失檢」的事，自己也不知道為 甚麼緣故，從來

也不去查考到底是為甚麼緣故。照 信徒的身體而言，他並非有甚麼疾病，但他不知道為甚麼他的心

思卻有如此的症候。今天許多信徒的心思都是這樣，但是他們卻不知道其原因。 



 如果信徒看見他自己的心思真是像上文所說的，他只要注意幾件事，就能知道，到底這些病症

是從那裏來的。他只要問自己幾句話就夠了；我的心思是誰管治的？如果是我自己，為甚麼我現今不

能管治呢？是神麼？但是，照 聖經的原則，神是不替人管治心思的。如果不是我自己，也不是神，

那麼是誰呢？自然是黑暗的權勢佔住我的心思，才發出這樣的症候。所以當信徒看見自己不能管治自

己的心思時，他就應當知道這是仇敵作的。應當時常記得的一點，就是人是有自由意志的。神的目的

是要人自己管治自己。人有權柄管治他自己所有的本能，因此心思應當順服人意志的管治才可以。信

徒當自問：我有沒有這樣思想？是不是我自己思想？如果不是我自己思想，就必定是能在人心思裏作

工的邪靈所作的了。我自己的意志是不要思想的，我的心思又是以我意志為主的；但是，我的心思竟

然繼續「思想」，就現在心思裏的思想並非我思想的，乃是另有一個「人」在那裏違反我自己的意志，

而用我心思的本能。信徒應當知道，他若沒有要思想，就心思裏的思想並非他的，則是邪靈的了。 

 如果信徒要分別甚麼是他自己的思想，甚麼是邪靈的思想，他就應當注意他的「思想」是怎麼

來的。如果起初他的心思是安靜的、平穩的、照常的、自如的，照 他所處的地位而作工，忽然閃電

似的來了一個念頭，或者一個完整的思想，與他當時所作的工和所處的地位，是沒有關係的，或者不

是按 次序所當有的，就這樣閃來的思念是邪靈所作的工，要將牠們的思想注射入信徒的心思，使信

徒以為這是他自己所想出來的。一件事是定規的，邪靈所注射給人的思想，都是這人在那時所沒有的，

和這人的思路並不相合的，完全「新」的，自己並沒有要這樣想，而這思念忽然自己來的。當信徒有

了這樣的思念之後，他最好就是問說：是我自己這樣思想麼？真的是我自己想麼？是我自己要這樣思

想麼？或者是「思想」在我心思裏鼓動起來呢？或者是我所不要，也沒有這樣的思想呢？信徒當查問

到底真的是否他自己在那裏思想。如果他自己並沒有發起這思想，也是反對這思想，然而這思想竟然

在他的心思裏了，就可斷定說，這思想是從邪靈來的。一切人的意志所沒有要的思想，和一切反對人

意志的思想，都不是人自己的，乃是從外回來的。 

 還有在許多的時候，信徒的心思裏充滿了許多的思想，信徒自己要停止這樣的思想，竟然不能。

他的心思(頭腦)好像是一種思想機器，被一種外來的力量把它「開」起，一直繼續 在那裏思想，沒有

法子制止。信徒雖然頻頻搖頭，要把這樣的思想搖出去，但總是不能。思潮好像泉源滾滾，不分晝夜，

沒有法子停止。在這樣的情形中，信徒多不知道為甚麼緣故；豈知這不過是邪靈的工作。信徒應當知

道甚麼叫作「思想」。思想是他的心思抓住一件事。但是，在這不能停止的思想裏，並非他的心思抓住

一件事，乃是一件事抓住他的心思了！本來是心思想事情，現在是心思不想，事情迫他來想。許多時

候，信徒自己要把一件事放下，但是好像有了外來的力量時時在他的心思裏提醒他，不許他忘記，要

他繼續思想。這個就是邪靈的工作。 

 總之，信徒應當查考一切反常的現象。除了有天然疾病的原因之外，一切反常的現象，都是從

邪靈來的。神並不干涉人天然本能的作用。神從來不將祂的思想忽然攙雜在人的思想裏，也不忽然限

制了人心思的工作，而使之失去甚麼。 

 以弗所書告訴我們說，邪靈是「在悖逆之子心中運行的」(二 2)。這是最緊要的一件事。邪靈作

工不只是在人的外面，並且是在人的裏面。人若要別人作工，最多只能用話語和表情，並其他身體上

的舉動。但是，邪靈不只這些都會，並且還會別的。牠們不只會在人的外面作工，像人對人一般，並



且會進入人的裏面運行。這就是說，牠們會鑽進入的心思裏作工，使人聽從牠們。人不能鑽入別人的

心思裏，偷看在暗中提議許多事，使人不能分別這些意思從那裏來；但是邪靈能。牠們有人與人彼此

交通所沒有的法子。牠們先在人的心思裏作工，然後達到人的情感，因為心思與感情是緊緊相連的；

牠們先在心思裏作工，然後達到人的意志，因為心思與意志也是緊緊相連的。 

 牠們運行的法子，就是在暗中偷 將牠們所喜歡的思想放在人的心思裏，以成功牠們的目的；

或者人自己有甚麼思想是牠們所不喜歡的，他們就也使之想不出來。黑暗的權勢會這樣將思想給人，

並且將人的思想偷去，乃是聖經裏所明明教訓的。約翰福音十三章二節說：「魔鬼已將賣耶穌的意思，

放在西門的兒子加略人猶大心裏。」這是說到撒但怎樣將牠的思想放在人的心思裏。路加福音八章十

二節說：「隨後魔鬼來，從他們心裏把話(道)奪去。」這是說到撒但怎樣將人所應當記憶的話奪去，以

致人忘記了一切。這兩節聖經將邪靈對人心思兩種的工作告訴我們，使我們知道牠們的作為。牠們的

工作，就是這樣的在人的心思裏加增甚麼或減少甚麼而已。 

 

【被邪靈攻擊的原因】現在的問題就是，到底為 甚麼緣故，信徒的心思被邪靈這樣攻擊呢？一句回

答的話就是說：因 信徒在心思裏予邪靈(或稱鬼)以可攻擊的機會。我們應當知道，信徒的心思被鬼攻

擊是一件可能的事，因為這是許多信徒的經歷所證明過的。人最常被鬼攻擊的地方就是心思，因為心

思是特別與邪靈相投合的。都是因為信徒的心思是被邪靈攻擊的，所以才有以上的現象。心思的局部

或全部已經脫離了人的主權，而落在邪靈的手中；所以，邪靈能夠照 牠們的意思而思想，而停止，

而置信徒自己的意思於不顧。心思雖然仍是寄在信徒的身上，然而主權已屬了別人。信徒在甚麼地方

以地位給邪靈，就那一個地方今後不再順服人自己的意志，乃是順服另外一個意志了。信徒在心思裏

以地位給邪靈，就是失去心思的主權，他的心思就是被邪靈所侵佔的。如果邪靈沒有攻擊信徒的心思，

就信徒的意志能夠管治一切，要思想就思想，要停止就停止，並不會遇見難處。 

 信徒的心思為甚麼這樣被邪靈所攻擊呢？乃是因為信徒在他的心思裏曾為邪靈留地位。因為心

思是特別與邪靈發生關係的，所以信徒就也多在心思裏為邪靈留地位。這些地位，就是信徒在心思裏

所授與邪靈的把柄，使邪靈能以自由作工。一件事是我們應當記得的，就是人的心思是屬於人的，邪

靈如果沒有得 人的允許，是不能用人的心思的。人若非自願──不論有心無心──將心思交給邪靈

使用，邪靈是不能侵犯人的自由的。這並非說邪靈永遠不會在心思裏試探我們──這是今生所作不來

的，但這種試探，當我們運用意志反對之後，是會立即停止的。現今的毛病，就是有許多的信徒，在

許多時候，雖然用自己的意志來反抗，也不會停止。這是不應當的，是邪靈已在心思裏作工的證據，

因為這是違反人意志的。 

 當信徒真是以地位紿了邪靈之後，他的心思裏，就難免有許多邪靈的工作了。就邪靈可以照

他所給牠們的地位，而在他身上作工。他既在心思裏為邪靈留地位，邪靈就能在他的心思裏暢所欲為。

在邪靈作工的原則中，最緊要的，就是要以地位給牠們。有了地位，牠們才能作工；沒有地位，牠們

就沒法活動。牠們作工的多少，也是照 所得的地位多少而定。都是因為信徒在心思裏為邪靈留了地

位，所以邪靈才如此的在信徒心思裏面作工。信徒在心思裏所給邪靈的地位，大約可分為六種，我們

現在逐一略為一看： 



 未更新的心思：肉體永遠是邪靈作工的地位。心思若未更新，就邪靈尚大有可為──雖然其人

的靈已經重生。許多信徒在悔改的時候，雖然將心思改變一下了，然而，這並非說撒但所弄瞎的心眼，

已經完全明亮了；也許還有許多地方，還是有「帕子」遮蓋的。因為這些黑暗的地方是邪靈舊日的工

場，今天雖然減少了，究未滅絕，牠們就據為地盤，從此作出牠們的工作來。並且，最常有的，就是

當信徒未得救之先(或者得救之後)，因為犯罪的緣故，叫邪靈盤據了他的心思；現今雖然經過一番改變，

究竟那舊日的地位尚未查出，也未除去，所以邪靈就依之為根據地。 

 邪靈是最謹慎要蓋過自己的工作的。如果信徒尚是屬肉體的，牠們就要藉 他的心思發出許多

的思想來，好像與這人的性情和程度相同，就叫他相信這是出乎他自己的，乃是天然如此的。如果這

人是追求靈浸的，牠們就要假冒聖靈的工作，將許多超然的啟示給他，使他相信這是屬神的。邪靈因

為知道這樣未更新的心思，是牠們作工最好的地位，所以就多方阻撓信徒，使之不知也不求心思的更

新。這一種地位是最普通的。但是如果光是這一種地位，沒有下面所說的被動，就心思和記性尚不會

薄弱到頂厲害的地步。 

 不正當的思想：一切的罪惡都是給邪靈以地位的。信徒在心思裏注重罪孽，就是說，他將他的

心思借給邪靈用；因為一切的罪惡都是從邪靈來的。如果信徒在他心思裏容讓罪惡，他就不能拒絕在

罪惡後面的邪靈。罪惡的思想居住在心裏多久，邪靈也可以在裏面作工多久。一切的污穢、驕傲、不

仁、不義等等的思想，都是以地位給邪靈的。信徒如在心思裏一次容讓，而不拒絕這樣的思想，下一

次這樣的思想要來得比上一次更容易得多，也更難抵擋；這是因為邪靈在他的心思裏已經有地位了。 

 除了罪惡之外，還有許多不正當的思想，都足以為邪靈作工的根據。許多時候，邪靈注射了一

種思想進來，信徒如果接受了，這思想就也是一個地位。一切沒有證實過的理想，一切虛浮的思想，

一個不知何來的思念，耳邊無意所聽的一句話，書中無意所讀的一行字，以及其他人生的妄想，都是

留地位給邪靈，使牠們將來──也許在幾年後──可以因之而作工，使信徒滿有成見，反對神的真理，

而相信許多的異端。 

 誤會神的真理：信徒很少想到，我們一次接受了邪靈的謊言，就是一次將地位給邪靈。邪靈在

我們身上、環境中和工作裏所作的工，我們如果誤會了──把它們解釋錯了，以為這是天然的，或者

應該的，或者是自生自滅的，或者是我們自己這樣那樣所致的，就我們是將地位給邪靈，使牠們在這

些事上還可以繼續作工。這是因為我們已經接受了邪靈的謊言，牠們現在就能藉 我們所已經接受的

謊言而作工。我們因 相信其不是出乎邪靈的，以為這些事的臨到，都是有因的──出乎自己的因，

就在不知不覺之中，允許了這些事存留在我們身上。這樣的允許雖然是受欺騙的，但是邪靈已經得

夠多的地位，使牠們繼續作工了。 

在另一方面，許多信徒因 誤會了神的真理，因為不明白甚麼叫作與主同死、奉獻歸主、神的運行、

等候聖靈以及其他的真理，就在心中有了成見，以為這些的真理是這樣那樣的。邪靈就趁 機會，將

信徒所誤會的思想的給他。邪靈就是照 信徒所誤會的而作工。信徒以為這些是出乎神的；豈知乃是

邪靈因 他誤會的緣故，而假冒神的工作呢！ 

 接受提議：邪靈最多將牠們的思想注射入信徒的心思的，特別對於信徒的境遇和將來，邪靈最

喜歡將牠們的「預言」給信徒。牠們告訴信徒說，他將來要變作怎樣，要遇見甚麼事；信徒如果不知



這是從邪靈來的，便接受了，或者並不拒絕，就是任其在心思裏，就在合適的時候，邪靈要在環境中

作工，使信徒遇見牠們所預言的事。信徒不知，也許還要以為他自己早已想到此事了。豈知事實乃是

邪靈將牠們的意思裝飾作一種預言，注射入信徒的心思，以試探信徒的意志接受與否。信徒的意志不

生反對，或者贊成之後，邪靈就得 地位，可以照 其所要行的，向信徒行了。一切因聽算命、看相

的話語所得的應驗，多是照 這個原則的。 

 有時，對於信徒自己的身體，邪靈也有類似的預言，說他是軟弱了，或者是病了。信徒接受這

個思想就真的病了，發軟弱了。信徒只知道是自己生病；有科學知識的人，就說這是心理作用；但是

有屬靈眼光的人，就知道是因信徒接受了邪靈的提議，將地位給牠們，以致牠們按 所給牠們的地位

而作工。也不知道有多少人所說的天然疾病，和人所說的心理作用，其實不過都是邪靈因人所給牠們

的地位來作工而已。信徒如果不抵擋一切從邪靈來的思想，就邪靈可以照 牠們所給信徒的思想而作

工，因為這是一個地位。 

 心思空白：神造心思給人，並非為 不用的。神原是要「人聽道明白了」(太十三 23)。神原是要

人用心思來接受祂的道，然後再從心思達到他的愛情、意志和靈去。一個活潑的心思乃是邪靈作工的

阻擋。所以邪靈最大的目的，就是要信徒讓他的心思陷入空白的地位。「空白」，意思就是裏面甚麼都

沒有，變作一個真空。牠們若非用詭計，就是用武力，使信徒的心思變成空白。因為邪靈知道當信徒

心思空白的時候，他就不能思想，失去理性，沒有意識，無所疑問的接受邪靈的「教訓」，也不管這教

訓是有甚麼性質，或者要有甚麼結局。 

 信徒本來是應當使用自己心思的；但是，使用自己的心思是叫邪靈不便利，所以邪靈盡力要使

信徒的心思空白。當信徒的心思照 常度而活動時，信徒就能審定一切沒有意識的超凡啟示，和注射

進來的各樣思想，而知其來源。一切的心思空白，都是以地位給邪靈。一切在心思空白時所得 的啟

示和思想，也都是出乎邪靈的。信徒如果有一時不用自己的心思，他就要看見邪靈是很熱心要幫他的

忙的！ 

 心思的被動：普通說來，心思空白和心思被動是沒有甚麼分別的。但是，嚴格說來，心思空白

就是不用心思；心思被動就是等待外來的力量來用心思。被動是更深一步的空白。被動就是自己不動，

讓外來的力量來動他。心思的被動，就是自己不想，讓外來的力量在他的心思裏思想。被動就是變成

機械。 

 心思的被動是邪靈作工的最好地位，沒有別的地位是邪靈所更喜歡的了。因為信徒如果不用自

己的心思，而望外來的力量臨到他的身上，就超凡的邪靈有了機會可以佔據他的意志和身體了。一個

昏昧的心思如何是易於受欺，因其不能明知自己是作甚麼，是去那裏；照樣，一個被動的心思，也是

易於受攻擊，因其是沒有意識，不能感應，好像沒有頭腦的。信徒如果讓其心思停止思想、推究、決

斷，而不將自己的經歷和行動與聖經比較，就是招呼撒但來心思裏欺騙。 

 許多信徒因為要隨從聖靈的引導，就以為從今以後不必再藉 聖經的亮光，權衡、推究、決斷

一切好像是從神來的思念。他以為被聖靈引導的意思，就是自己像死了一般，聽從心思裏所有的思想

和衝動而已，他特別相信禱告之後的思想是從神來的，所以就在禱告的時候，和禱告之後，讓自己的

心思陷入被動，停止自己的思想和其他心思的活動，以接受「神的思想」。他相信這樣的思想是從神來



的，以致他變成一個剛硬、固執、沒有理性的人，作出許多剛硬、固執、沒有理性的事。豈知：(一)

禱告並不會將我們的思想變為屬神的；(二)在禱告時和禱告以後的等候接受屬神的思想，乃是招呼邪靈

來假冒神；(三)神的引導乃是在直覺裏，並非在心思裏。多少的信徒因為不明白神並不要人被動，乃是

要人活潑的與祂同工的緣故，使用許多的功夫要將自己練成一個心思被動的人──就是一個自己不會

思想的人，盼望得 神的思想。豈知當他自己不用心思的時候，神並不用人的心思而將祂的思想給人

──因為神的規章是要人用意志管治他自己的本能，而與祂同工──乃是邪靈趁 機會進來管治。神

並不要人變成機械來接受祂的啟示，惟獨邪靈要人變成機械。因此一切的被動都是給邪靈以便利的。

邪靈就是利用信徒的愚昧和被動，而在信徒的心思裏作工。 

 

【被攻擊最主要的原因──被動】信徒所有給邪靈的地位，都是引起邪靈工作的。在這些地位中，最

嚴重的就是被動。因為被動是表明意志的態度，而意志乃是全人的代表。被動使邪靈能以自由作工，

不過在外面掩飾，使信徒不知是牠們在那裏作工而已。信徒所以陷入被動的緣故，都是因為無知。他

因為誤會了心思在屬靈生命上的地位──同時把它看得太大或太小，就讓自己的心思陷入被動，而聽

從被動心思的思想。所以，看明神引導的法子是不可少的。 

 神引導的正軌：心思的被動是因誤會了奉獻給神和順服聖靈的意思。許多信徒以為頭腦的思想

是阻擋屬靈生命的。豈知頭腦的停止工作和胡亂工作，才是阻擋屬靈生命的。頭腦的正常工作乃是有

的，也是必需的，因為惟此才能與神同工。我們已經很注重的說過，引導的正軌乃是在乎直覺，並非

在乎心思。這是最緊要的，我們並不忘記這個。信徒所跟從的力是直覺中的啟示，並非心思裏的思想。

跟從心思而行的，就是隨從肉體而行，乃是引到錯誤之途的。但是，我們並非說，心思在次要的事上

也是沒有用處的。我們若要將心思當作直接與神交通得 啟示的機關，我們就是大錯特錯了。但是，

這並不攔阻心思作它一部分的功夫，以助直覺。不錯，是直覺知道神的旨意，但是我們還需要心思來

檢查我們的感覺到底是否出自直覺，或者不過是自己情感的假冒，到底裏面的感覺是否神的旨意，是

否合乎聖經。我們使用直覺來知道，同時，我們需要心思來證實。我們是何等的會錯誤呢！如果沒有

心思的輔助，就我們很難定準甚麼是真出乎神的。 

 在引導的正軌中，心思也是需要的。雖然我們知道，直覺的引導在許多地方是反理性的；但是，

我們並非要用心思來和直覺辯理，我們當用心思來考察到底這件事是否出乎神。直覺知道神旨是很快

的；但是，我們需要時間用心思來反覆推求，到底我們所知道的是否出自直覺、出乎聖靈。如果是從

神來的，就當我們這樣花時間推求的時候，直覺要發出更確實的感覺，使我們有更深的信心，知道這

事是出乎神的。心思這樣──也惟有這樣──查考的工作是有益的、正當的。如果是出乎自己血氣的

思想和感覺，就幾經查考之後，良心要發出反抗的聲音。所以，理性的推究要明白一件事是否出乎神，

不特不會攔阻直覺，並且反將機會給直覺，使它能為自己證明。如果一件事真是出乎直覺的，就不懼

怕心思的理性如何推究。反之，許多懼怕推究的引導，恐怕都是出乎自己的！心思不應當引導；但是，

絕對需要心思來查考各種的引導是不是出乎神。 

 這樣的教訓乃是聖經的教訓，因為經上記 說：「不要作糊塗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總要

察驗何為主所喜悅的事」(弗五 17，10)。心思的功用是不可埋沒的。神並不抹煞人魂的機關，乃是將它



們更新過而使用之。神要信徒在順服祂時知道他是作甚麼。無意識的盲從是神所不要的。神不要信徒

暈 頭腦不知作甚麼，只是聽見了甚麼，或者覺得了甚麼，便以為是神的旨意去行。神也不要自己使

用信徒的肢體，叫信徒不知道何所為，就是在黑暗中順服。神要信徒明白祂的旨意，而自己有意識的

使用自己的肢體來聽從祂。懶惰的人卻要自己不負一點的責，就是被動的讓神使用他。但是，神要人

活動的去查考甚麼是祂的旨意，而運用自己的意志使用自己來順從祂。神要人的直覺與意識一致。 

 有些信徒並不知道這是神引導的正軌。他就是讓自己陷入被動，盼望神將祂的旨意放在他的心

思裏；或者受了甚麼超凡的引導，並不用心思來察驗到底這樣的引導是否出乎神，就是盲從；或者並

不用心思明白的照 神的旨意而使用自己的肢體，而盼望神在他意識之外使用他的肢體。這樣的結局

就是被鬼附，因為鬼附的條件就是要人被動。當人自己不用心思時，神也不用他的心思，因為這是違

反神作工的原則的；結果就是邪靈趁 機會使用他的心思。有多少的信徒因為不知道世上是有邪靈的，

牠們是竭力要欺騙神的兒女，信徒若履行邪靈作工的條件，牠們就要作工，並且牠們乃是在四圍偵看，

要尋找機會進來，可惜一些無知信徒，很愚昧的讓自己的心思陷入被動。 

 鬼上身的原則：還有一件事，也是我們所當知道的，就是邪靈作工的條件如何。我們已經約略

說過是被動，我們現今還要更進一步的查考。我們知道世上有一等人是特別樂意和邪靈交通的。常人

都不願意被鬼附，但他們是願意被鬼附的人。就是那些關亡者、扶乩者、交鬼者、降神者那一等的人。

我們如果詳細察看他們所以被鬼附的原因，就可以明白一切被鬼附的原則，因為鬼附的原則都是一樣

的。這些人要告訴我們，他們若要得 鬼(他們說是神)臨在他們的身上，他們的意志必須完全沒有抗拒，

就是願意接受一切臨到他們身上的才可以；要使意志這樣的被動，他們的心思必定應當空白，完全沒

有作用才可以，因為心思的空白會產生意志的被動。這兩者是得 鬼附的根本條件。我們看見一個降

神者要得 「神」臨的時候，乃是披髮搖首，繼續至若干時候之久，非使他自己的頭腦完全發暈，不

能作工；當頭腦這樣空白時，意志自然甚麼作用都沒有了。一達到這樣的情形，他的口就逐漸不隨

己意而轉動，全身就逐漸發抖，不久，「神」就臨到他的身上了。雖然交鬼上身的法子在表面上也許有

許多不同的地方，但是，我們如果查考其原則，都不過是藉 心思空白，使意志被動而已。一件事是

定規的，你如果查問這些人，他們必定告訴你說，當靈鬼降臨的時候，他們的心思是不能思想的(如果

不必心思空白，其人已意志被動，就他還是會思想的)，意志是不能活動的。並且，他們必須達到這樣

的地位──心思空白和意志被動──靈鬼才得降臨；不然，是不能的。 

 至於假託科學名義的催眠術，以及宗教神奇的靜坐法等，以為他們會眼見千里，耳聽八方，醫

治疾病，改變性情，其實不過都是按 這兩個原則而行。所有「凝神」、「注視」、「靜坐」、「默想」等

等的方法，不過都是要人的心思先變寂靜，好使意志也隨之被動，不久就招請許多超凡的靈鬼來，將

許多的奇事給他們，行這事的人知道他們是招請邪靈與否，我們姑且不問，我們只知他們這樣作是履

行了邪靈依附的條件，所以必定難免這個結局。到了末後，他們也許要醒悟，明白所得的乃是邪靈。 

 對於這些事，我們不能詳細的往下再說。我們不過要信徒們明白，邪靈在人身上作工，是需要

人心思和意志完全空白被動的。凡履行了這個條件的，邪靈真是喜歡不過，就要立刻作工。外教人履

行這個條件時，邪靈就附在他們身上；信徒如果也履行這個條件，邪靈也是毫無顧忌一直進來的。 

 我們現在所要注重的，就是許多信徒因為不知甚麼是邪靈作工的條件，也不知履行了邪靈作工



的條件，邪靈是不受限制可以作工的，就多有在不知不覺之中，竟然變作一個交鬼的人──被鬼附！

往往信徒在聚會的時候，因為要等候聖靈降臨，直至深夜尚不散會，裏面充滿各種屬魂的活動，以致

心思都昏了，心神搖動不能自主，過了一時，忽然有許多奇異的事發生，就如說方言、見異象、覺快

樂等等。在他們看來，真的聖靈降臨了。但是，我們所應當注意的，就是這樣的履行心思空白和意志

被動的條件，除了邪靈之外，聖靈是不肯作工的。最明顯的，我們舉一個例子，在這樣的聚會中，他

們最喜歡用單句話來禱告，如「榮耀」、「阿利路亞」等。他們的口裏就是繼續不斷的念這種單句的口

號。我們如果試念一句同樣的話，過了幾十遍之後，我們就知道到底有甚麼現象發生，念到後來，口

裏雖然喃喃作語，頭腦裏也不知是甚麼意思了(這是心思空白)；然而自己卻不能作主，就是這樣的繼續

念(這是意志被動)；再後，忽然有了外來的力量利用他的喉音，轉動他的頷顎，使他說出他平常所不知

道的口音。此時，不知者就以為現在又多一人得 「靈浸」了，因為他已經得 靈浸的憑據──會說

方言了。豈知這不過是因 履行邪靈作工的條件，讓自己心思空白，意志被動，被鬼所利用而已！ 

 這樣的信徒只因他所得的，是使他更「快樂」、更「屬靈」、更「熱心」、更「聖潔」的，就以為

這些必定是從聖靈來的。豈知這就是邪靈的詭計。牠們如果能得 你，牠們是不管用甚麼方法的。牠

們一見信徒表顯降神者的情形，牠們就不讓機會失去，立即進來。但是，牠們不肯把信徒嚇走了；所

以，牠們所作的事都是要取信於信徒的。牠們要假冒作主耶穌，這樣的可愛、榮耀和美麗，使信徒敬

拜、愛慕、奉獻給這位「耶穌」，而其實卻是敬拜、愛慕、奉獻給邪靈。當牠們得 信徒完全的信仰和

依靠之後──這時候是不一定的，有的年數很不少──牠們就要將更明顯屬乎牠們的給信徒；但是，

信徒因為驕傲、懶惰和愚昧的緣故，多不肯察驗他自己所受的靈是甚麼靈。 

 認清聖靈與邪靈工作的條件：一件事是定規的(信徒如果記得這件事就好了)，邪靈和聖靈的作

工，是有一個根本的分別。當人履行聖靈作工的條件，聖靈才能作工；當人履行邪靈作工的條件，邪

靈才作工。人如果履行了邪靈作工的條件，雖在表面上所求的乃是聖靈，聖靈也是不作工的，邪靈卻

要趁 機會活動。所以，平常的信徒如果不會分別甚麼是真出乎神的，甚麼是假冒神的，他可以不管

別的，只問自己當初得 這些的時候，有甚麼情形。如果是履行聖靈作工的條件，就所得的必定是出

乎神的；如果是履行邪靈作工的條件，就雖然在表面是求聖靈，其實乃是得 邪靈。我們並非拒絕超

然的事；但是，我們要分別甚麼是出乎神的，甚麼是出乎撒但的。 

 聖靈和邪靈作工的條件有甚麼根本的分別呢？(一)凡一切超然的啟示、異象和奇事等等，如果是

需要心思的作用完全停止的，或者在信徒心思的作用完全停止時所得的，都不是從神來的。(二)一切從

聖靈來的異象，都是當信徒心思完全活動的時候，才給信徒的；並且要信徒的心思各種的功能都活潑

的來領會這異象。邪靈作工時，就完全反是。(三)一切從神來的，都是與神的性情和聖經相合的。 

 我們不要管外面的殼子是甚麼，明說是屬乎鬼神的也好，假託是屬乎神聖的也好，或者別的種

種名稱也好，我們只問其中的原則如何。我們所應當知道的，就是一切出乎黑暗權勢的超然啟示，都

是需要心思的功用停頓；但是，從神來的啟示，心思的本能和功用都是可以照舊活動，不受阻礙。舊

約以色列人之在西乃山(出十九 16~25)，和新約彼得之在約帕城(徒十 9~16)所看見的異象，都是證明他

們乃是完全會用他們自己的心思的。 

 在聖經所記載神給人的啟示和異象，和今天信徒所得的啟示和異象中，是有一個根本不同的地



方。杳讀過每一次新約所記載神的超然啟示，我們看見每一個受啟示的人，都是心思有作用的，能自

治的，能用自己身上的任何肢體。但是，今天超凡的啟示多是需要那接受的人的心思被動──有的完

全，有的局部；並且，接受的人也不能或完全不能使用自己的肢體。這就是屬神屬鬼的根本分別。例

如：聖經中所記載的方言，說的人都是能自治的、有意識的。像彼得在五旬節還能聽見人的譏誚，還

能回答證明他的同人並非醉酒，乃是被聖靈充滿(徒二)。像哥林多教會的說方言，他們是會計算數目，

知道有兩三個人說，他們是會自約以便輪流而說的；如果沒有翻譯的人，他們還會閉口不言。他們都

是有意識、會自治的，這是因為「先知的靈是順服先知的」(林前十四)。今天的說方言是否如此呢？豈

非完全自己不能作主麼？豈非自己不知自己之所以然麼？今天先知所得的靈，豈非不能順服先知麼？

而且先知反得順服靈麼？在此我們可以看見出乎神的和出乎鬼的根本分別。 

 聖靈和邪靈的工作，在超然的事上是不同的，在天然的事上也是不同的。我們舉一個例：聽神

的聲音。最起初我們要記得，聖靈是要我們清楚明白的(弗一 17~18)。聖靈從來不把人當作一個機械，

而要人無意識的跟從祂──就是行善，祂都不肯。並且，祂卻是從人的靈裏──人最深的地方──發

表祂的意思。祂的引導，從來不(一)紛亂、(二)模糊、(三)迷惘、(四)強迫。從邪靈來的，就是：(一)從

外進內的，最多是從心思進內的，並非從最深的地方發出來的；不是直覺的啟示，乃是閃電似的思想。

(二)催促的、衝動的、強迫的，要人立即行動，不讓人用時候來思想、考慮和察驗。(三)使信徒的心思

麻木混亂，不能思想。一切從邪靈來的，無論是超然，是天然，總是要使信徒失去心思正當的功用；

從聖靈來的就不然。―― 倪柝聲《被附後的釋放》 

 

第四章 心思被動的現象 

 

 最可憐的，就是有些信徒並不知道邪靈的工作與聖靈的工作是有這樣根本的分別，就在不知不

覺之中，接受了邪靈進入裏面，盤據其心思。我們現在要略看心思被邪靈攻擊的現象如何。 

 

【忽來的思想】當信徒的心思陷入被動之後，邪靈就常將許多的思想從外面「注射」進來。污穢的、

褻瀆的、紛亂的都有，一陣一陣從頭腦中經過。信徒雖然自己定意不要這些思想，卻不能停止思想，

也不能改變思想的方法和題目；頭腦好像是一種機器，機關開起來活動了，一時不能停止一般。信徒

雖然用自己的意志來反對，也不能使自己所拒絕的思想離開頭腦。這樣違反信徒意志的思想，都是邪

靈所給的。 

 有時信徒忽然有了閃電般的思想進入心思裏，叫他明白、領會或者發明了甚麼特別的事，或者

乃是許多的提議，要他作這個、作那個。這樣忽來的思想，好像乃是出乎信徒自己的，但是當信徒查

考之後，就知他自己並沒有發起這思想；所以，這也不過是邪靈在一個被動的心思裏所作的工而已。

信徒應當拒絕忽然的思想要他怎樣舉動，因為這不是從聖靈來的；信徒如果隨之而行，就要看見其結

果是何等的沒有意識。 

 我們知道邪靈要多作教訓的功夫(提前四 1)，所以信徒應當提防邪靈在他被動的心思裏將牠們的

教訓給他。多少的信徒以為乃是他自己在那裏揣摩聖經的話語，乃是他自己得 許多新的亮光，明白



了許多前人所不明白的。但是，這樣的人應當小心，因為在許多的時候，並非他在那裏思想，都是邪

靈將牠們的思想忽然給他；或者在人自己許多的思想中，邪靈將牠們的一個思想偷 攙雜在裏面，使

人不覺。多少信徒因為不知道他的心思是會受邪靈教訓的，以致當他自己在書房裏誦讀默想的時候，

得 不少忽然的光照，就以為這是他自己在聖道上的新發明，就將這忽然的思想寫出來，或者傳揚出

來，以為這是他研究的結果；當人家讀他聽他的時候，就希奇這人的聰明是何等的過人。其實不知道

有多少這樣教訓的來源都是從無底坑裏出來的。多少的異端，多少「屬靈的教訓」，多少聖經的見解，

將基督的教會弄成四分五裂的，都是因 人在他的書房裏忽然明白了甚麼道理而來的。我們必定不應

當看我們所得 的光照是如何的佳美，只應當問，到底我是從那裏得 這個光照呢？(一)是聖靈在直覺

裏啟示的呢？(二)或是我自己思想出來的呢？(三)還是邪靈將牠們的思想給我的呢？ 

 當信徒心思被動的時候，邪靈最會將各種沒有意識的思想注射入他裏面，告訴他說：「你是神特

別的器皿」，「你的工作是要轟動全世界的」，「你的靈命比別人高深得多」，「你應當另走一路」，「不久

神要為你大開傳道之門」，「你應當出來靠 信心度日」，「你的屬靈用處真是不可限量」。這樣一來，就

把信徒所有儆醒的械都繳了，使他一天到晚就是靠 這些思想而活，時刻都是夢想他自己是如何偉大、

如何超奇、如何的了不得。他因為不用心思理性的緣故，便不知道這樣的思想是如何傷害屬靈生命的，

也是如何可笑的，總是縈念自己不已，幻想他的將來如何。 

 在為主傳述信息的人中，也常有受一時忽來思想的支配的。多少的傳道士就是將那些經過他心

思的「忽然啟示」傳說出來。他在講說的時候，若非順服忽然的思想而言，就是隨 長久在他心思裏

表演的「啟示」而言。他以為這是出乎神的，所以就被動的接受；豈知神不忽然啟示，也不在心思裏

啟示。這樣的話語雖然有時是滿有意義的，但是，總難免是從邪靈來的。 

 信徒既在心思裏為邪靈留了地位，就沒有甚麼思想是邪靈不能給信徒的。最常在同工的信徒中

間，邪靈就是無根的將一個疑惑的心，或者一個隔膜的意念，放在其中一個人裏面，使他和別人分開。

邪靈就是使信徒無緣無故的想這人是這樣的，那人是那樣的，這人對他大約是這樣的，那人對他大約

是那樣的，就將他們分開了。其實這樣的思想都是無根的。信徒如果知道抵擋，並查考這樣思想的來

源，就不至於有這麼多的離散了。但是信徒還以為這些都是自己想的，並不知道邪靈也會把思想放在

他的心思裏。 

 

【圖像】邪靈不只會將思想注射入信徒的心思裏，他們並且也會將各種的圖像在信徒心思裏表演。有

的是很清潔美好的，也是信徒自己所喜歡的，有的是很污穢罪惡的，是信徒良心所恨惡的；但是，無

論好歹，無論喜歡與恨惡，信徒自己卻沒有能力禁止這些圖像不進入自己的心思裏。以往的經歷、將

來的預測和其他的事情，總是不理信徒意志的反抗，而縈迴在他的眼薕前。這是因為信徒想像力陷入

被動了，以致信徒不能管治自己的想像力，讓邪靈隨意利用他的想像力。信徒應當知道一切不是他自

己心思所產生的，都是超然的靈給他的。 

 

【夢】夢有天然的，也有超然的。超然的夢，有屬神的，也有屬鬼的。除了從人自己的生理和心思生

的之外，其原因都是超然的。如果信徒的心思是向邪靈開放的，就他夜裏的夢，恐怕有許多不過是他



在白日所得的「圖像」的變相而已。邪靈在日間使之看見圖像，夜間看夢兆。信徒如果要查問到底他

的夢是否從邪靈而來的，他只要問說：我的心思在平日有沒有被動？如果有，就他所得的夢兆是靠不

住的了。並且，從神來的夢兆都是使人照常、平安、穩定、滿有理性和意識的。但是，從邪靈來的，

都是奇怪、虛空、荒謬、愚昧，使人變作洋洋得意、昏迷、混亂、失去理性的。 

 邪靈所以能在夜間將許多的奇夢──有的是很好的──給信徒，就是因為他的心思是被動的。

信徒的心思若是已曾陷入被動，就他所有的夢，並非神給的，也非天然的，乃是從邪靈來的了。夜裏

的心思不像日中的活動，所以是更被動的，因此，邪靈能以利用機會來成功牠們的目的。這樣夜裏的

夢象叫信徒在早起的時候，覺得頭是暈的，靈是沉的。睡覺好像並不加增精神，因為邪靈在人睡覺的

時候，藉 心思的被動，使全人都受影響。凡在夜間常受夢象的苦害的，都是因心思裏有了邪靈的工

作。信徒如果在日中和夜裏專一的拒絕邪靈的工作，不久就要得 自由。 

 

【失眠】失眠是現今信徒最常患的一種病，也是邪靈在心思裏作工一個最明顯的憑據。許多信徒夜裏

躺在床上的時候，總是有許多的思想傾倒進入他的心思中。他好像正在那裏繼續思想他白日的工作，

或者追憶他以往的經歷，或者有許多不相干的事情，一一在他頭腦裏經過。他好像在那裏「思想」千

萬的事情，當作甚麼，怎樣作法，甚麼是最正當的計策。或者預先想到明天所要作的事，應當如何計

劃，要有甚麼境遇，如何對付各種問題，類似的思想總是陣陣而來。雖然信徒知道床榻是睡覺的地方，

不比書桌是思想的地方；但是，頭腦裏總是那樣的繼續轉動。雖然信徒知道睡眠對於明日工作的關係

是何等重大，自己是極要睡覺，極不願思想的；但是，他不知何故，總不能如願，頭腦裏總是照舊轟

轟的進前作工，攔阻他的安眠。或者信徒已經多日嘗 失眠的苦味了，已經完全休息一切的工作了，

並且是不願再用心思的了；但是，黑夜到時，雖然已甚疲倦，然而心思竟然不能安息，好像是一個「思

想機器」，在那裏一直活動，沒有法子停止。他自己的意志對於自己的思想完全沒有主權，不能停止他

的思想，只好等到他裏面的一種甚麼能力不想了，他的心才得安靜，他才能睡覺。本來睡覺是使人精

神暢快的，但當這樣的經歷繼續到幾夜之後，他就要視睡覺、床榻和黑夜為畏途，他又不能不睡。每

晨起來，好像都是從一個恐佈世界裏回來一般。頭是混沌的，意志是痿痺的，甚麼力量好像都沒有。 

 信徒此時總是以為這是出乎他自己身體的原因，或者是精神受了刺激，或者是神經過度作工；

但是，(一)最多的時候，這些原因不過都是假設，並非實在的；(二)這些原因若是有的，就當信徒安息

或用其他天然的方法來補救之後，他必定應當痊愈才可以；但是，天然方法的補救，竟然常常無補於

事；(三)這些原因多是邪靈的招牌，用以掩飾牠們在暗中的工作。當信徒夜裏頭腦中的思想正在奔馳的

時候，讓他自問說：這些思想是從那裏來呢？從我自己出來的麼？或者是從外面進來的呢？若說是我

心思裏這樣思想，真的是我這樣思想──思而又想──麼？我明明是「不要」這樣思想的，我也是「不

願」這樣思想的；怎能說是「我」這樣思想呢？既不是我，是誰將這麼多的紛亂、污穢、壓制的思想

給我呢？除了邪靈以外，還有誰呢？ 

 

【易忘】許多信徒因受邪靈的攻擊，便失去他本來記憶的能力，而常會遺忘。才說的話，不多一刻便

忘記了；才作的事，不多幾時便忘記了；才放的東西，不到一天使忘記了；才應許的事，一下子便忘



記了。他好像是一個沒有頭腦的人，無論甚麼事好像都留不住在他的心思裏。他以為是因自己的記憶

力特別比人壞，豈知是因他的心思受邪靈的騷擾所致。信徒在這樣的情形中，就不得不作許多的「字

條」和簿子的奴隸，因為他必須藉這些來「備忘」，不然就要時常遇見難處。自然，我們承認有多少事

因 年代久長是能忘記的，或者因其在心思裏所生的印象不深，也是能忘記的。我們並非說，信徒應

當記得所有的事。但是，有許多的事，並非過去甚久，也並非沒有注意，在相當的期間內，和相當的

環境中，是信徒所應當記得的，竟然連影兒也沒有，想也想不起來；這些就不是天然的，乃是有邪靈

的侵犯了。例如：我們在最近的時候，所特別注意的事，如果忘記了，就不是天然的。有的忘記是天

然的，有的不是天然的。凡不是天然的忘記，都是有邪靈在後面攻擊我們。因為牠們是很能在需要的

時候，捻住我們神經的那一根，使我們沒法記得我們所當記得的。也不知有多少的信徒，因為受了邪

靈這一方面的攻擊，以至吃了多少苦。多少的工作都是因此而弄壞的，多少的笑話都是因此而弄成了。

別人的信託和自己的用處，都因而減少。然而，他還不知道這是因為邪靈在他心思裏作祟所致。 

 在平常的時候，信徒的記性好像是很好的，並沒有甚麼病狀；但是，最希奇的就是記性有一種

忽然的昏迷。在許多緊要關頭，本來很好的心思，此時忽然昏迷了，甚麼都記不得了，以致事情陷入

不可收拾的地步。這樣心思的忽然停止作用，在信徒看來是莫名奇妙，也許以為是一時精神不足，或

者是偶然一見而已；豈知這乃是邪靈攻擊心思的現象。 

 

【心散】邪靈也最常使信徒失去思想集中的能力。我們承認各人思想集中的力量是不同的。但是，照

信徒的經歷看來，大概信徒思想集中的力量多少總曾受過邪靈的分散。許多信徒幾乎好像是絕對不

能集中其思想的；有的比較好一點，但是，若要專一思念一件事，未到幾分鐘，思想又到處紛飛了。

特別在祈禱、讀經和聽道的時候，許多信徒總覺得自己的思想是遊蕩的。雖然自己定規要專一，但是

事實上總是作不到。雖然用意志來制止這樣的奔馳，有時會有一刻的效果，但總不能長久；有時竟完

全不能自主。這自然都是邪靈所作的工，而其能夠作工的原因，就是信徒的心思曾為之留下地位。信

徒就是這樣浪費其心思的能力，以致一天到晚，一事無成。體力的浪費如何是有害的，心力的浪費也

如何是有害的。今天多少的信徒，花了許多的光陰，竟然沒有甚麼結果，都是因為心思受邪靈的攻擊，

不能專一的緣故。 

 因為心思受邪靈的攻擊，信徒就時常有一種「心不在焉」的經歷。本來思想是專一的，忽然一

陣空白，自己的思想不知道到那裏去了。自己不知道手裏所作的是甚麼事，所讀的是甚麼書。信徒也

許以為他正在思想別的，但是，應當注意的點，就是這樣的思想並非他自己意志所發起的。也不知道

有多少的信徒，在聚會和平時聽人說話的時候，都有這樣忽然有一時聽不見人說甚麼的經麼。這都是

邪靈要使他不聽見於他有益的言語。邪靈在這樣的時候，若非使其心思完全停止作用，就是強迫他來

思想別的。 

 當信徒心思受邪靈攻擊之後，他是很難聽人說話的。有的時候，好像有好幾句好幾個字完全聽

不見的；若要聽話，好像必須把眉頭縐起來，才會明白對方的意思；時常不明白對方所說最清楚的話

的意義，或者總是誤會對方所給他的教訓。這都是因為邪靈在他的心思裏擾亂他，或者給他以許多的

成見，或者代替他解釋對方說話的意義；信徒同時聽見人說話和鬼說話，所以，若非完全聽不見，就



是誤會其意義。邪靈這樣的作工，就叫許多信徒不喜歡也覺得最難聽人說話，當人話未說完的時候，

他就忍不住要開口；這都是因為邪靈給他許多的思想，要他來聽牠們，而說牠們所放進去的意思。信

徒此時是同時聽內外兩方面的聲音，他聽邪靈裏面所提議的和人外面所說的。因為裏面的聲音比外面

的聲音更貼切，就叫信徒的耳朵好像聽不見外面的聲音。平常所說的「心不在焉，聽而不聞」，其實乃

是心被邪靈所佔據而已。多少時候，信徒以為自己是忽然的「無心」，其實乃是心被邪靈所奪而已。如

果信徒脫離不了邪靈在他心思裏的工作，就思想集中是不可能的。 

 多少時候，就是因為邪靈擾亂信徒的心思，以致信徒常常搖頭，好像要把他所厭煩的搖出去一

般。他若說話，就得大聲的說，使自己的心思知道他正說甚麼，才會留下一個印象。他若思想，也得

大聲把他所思想的說出來，不然他昏昧的心思是甚麼事情都不懂的。他若讀書，也得大聲的讀，不然

就不明白其中是說甚麼。這都是因為邪靈在他心思裏擾亂他，所以，他不得集中他的思想，必須這樣

才會使他們的心思接受一點印象，知道一點事情。 

 

【不能活動】邪靈也叫信徒失去思想的能力。許多信徒因為心思受邪靈攻擊的時候特別久，地位也特

別深，就連思想都不能。到了這樣的地步，信徒的心思幾乎已完全陷入邪靈的手裏，所以自己甚麼主

意都作不來。他不能思想。自己雖然要思想甚麼，竟然沒有力量在自己的心思裏發起這個思想。他心

思裏不是出於自己的思潮，卻早已源源不絕的在那裏轉動了。他自己沒有力量把那些思潮先停止，然

後將他自己所要思想的放在裏面。好像那些潮流是太強了，他不能再將他所要思想的插在裏面。有時，

雖然他也會在自己的心思裏尋找一個空間為自己所要想的，但是，他也覺得非常困難在那裏繼續的想，

因為好像裏面的聲音已經很多，題目也已經很多，他自己的只得被擠出來。我們知道一個人若真要思

想，是需要用他的記性、想像和理性的；但是，信徒因為已經失去這些自主的能力，以致他就沒有法

子來思想甚麼。他不能創造，不能推想，不能回憶，不能比較，不能決斷，不能明白，所以，也不能

思想。 

 當信徒的心思在這一方面受邪靈攻擊之後，他就要覺得自己的頭腦是受監禁的，好像甚麼都想

不出來，好像裏面缺少了甚麼似的，以致當他要想甚麼的時候，總有一種似暈非暈的感覺，裏面不會

產生甚麼思想出來。信徒思想的能力一受捆綁，就自然的對於每一件事都有過度的看法。在他的眼光

看來，土堆好像都是泰山，每一件事好像都是比上青天還要難。特別那些需要他用心思的事，更是他

所畏懼的。他也不喜歡與人往來談話，因為是非常之難的。若要他逐日平穩進前勞碌作工，好像就是

要他的命一般。他裏面好像有了一種無形的鎖鏈，為外人所不能領會的。他裏面覺得這樣的作奴隸乃

是最不舒服的，時常發生反抗的意念；但是卻自脫不來。這樣的原因，就是因他的心思受了邪靈的捆

綁，以致不能思想。 

 這樣一來，信徒好像一天的生活都是在夢裏，光陰就是這樣的白花了。沒有思想，沒有想像，

沒有推究，沒有理會，沒有意識，就是沒頭沒腦的過日子。當心思這樣受攻擊之後，意志自然也連帶

的受影響了，因為心思是意志的光。他就是被動的讓環境把他飄來飄去，自己並不揀選甚麼。或者他

裏面充滿了各樣不滿意的思想，沒有平安，但卻不能與這樣的捆綁爭戰以至得勝。他好像在凡事上都

受了一種看不見的阻擋；有許多事是他所要作的，但是，當他正要作的時候，心思裏面好像又來了甚



麼一種打岔的感覺，使他不能進前。他所作的，好像沒有一件是可以的，他的一生好像都是充滿了難

關，沒有甚麼會使他滿意的。 

信徒這樣的不能活動，與平常的不活動是有分別的。如果信徒的心思是「不活動」，就當他要活動的時

候，他是能的；如果是「不能活動」，就他雖然要活動，總是不能的。不能思想，好像頭上有了甚麼把

他壓住了一般，這乃是邪靈作工很深的一個現象。 

 許多信徒時常憂愁掛慮，就是犯了這個毛病。我們如果查考他的環境和地位，也是滿好的，應

當使他歡喜快樂才是；但是他卻滿心憂慮，都是不樂的思想。要他說出原因，卻沒有一個理由是充足

的。要他除去這樣的思想，好像又是絕對不能的。他自己也是莫名其妙，不過好像自己是陷入泥坑，

不能自拔一般。現在好像已經掛慮慣了，要他起來，好像裏面已經是沒有能力這樣作了。這就是邪靈

所作的工。如果是天然的憂慮，必須是有原因的，有充足理由的。一切無因和有因而理由不充足的掛

慮，都是邪靈給的。信徒所以陷到這樣的地步，就是因為他起初接受了邪靈的思想，到了今天竟然不

能擺脫。他的心思已經陷入很深的被動，所以不能活動。他時常覺得自己是受了鎖鏈，身上滿負重擔，

以致他好像連天日都看不見，不知事之真相如何，也不能使用自己的理性。邪靈就是這樣的監禁牠們

的囚虜，使他們終日在昏天黑地之中。牠們喜歡看見人受苦。凡落在牠們手裏的，牠們都是如此的對

付他們。 

 

【游移不定】當信徒的心思被邪靈掌權之後，他的思想就完全是靠不住的。因為他自己負責的思想很

少，大都是邪靈在他的心思裏發出的思想。邪靈最容易在這樣的時候，時而給信徒一種的思想，時而

給信徒完全相反的另一種思想。信徒因為跟從這樣的思想，便作了一個時常反覆的人。與他同工或者

在一起的人，要以為這是他的性情無定，所以見異思遷。但是，事實乃是邪靈在他的心思裏改變了他

們的思想，因而改變了他們的意見。多少時候，我們看見信徒上一刻說「我能」，下一刻便說「我不能」；

或者上半天說「我要」，下半天便換了說「我不要」。原因乃是因為邪靈在上一刻將「我能」的思想注

射入信徒的心思裏，信徒以為真的他是能的；到了下一刻邪靈又將「我不能」的思想注射入他的心思，

使他想到他是怎樣不能的，他就不能不改變他當初所說的。在許多忽然改變語氣的談話中，我們都能

看見邪靈在人的心思裏作工。信徒自己也許是恨惡這樣反反覆覆的生活的；但是，他自己不是自己的

人，是沒有法子來穩固的。他如果不照 邪靈注射進來的思想而行，就邪靈要假作他良心的聲音來控

告他不隨 神的引導而行。他因為要免去這樣的控告，就只得在人前反覆無常。多少反覆無常的工作，

也是從這個源頭而來的。信徒因為聽從邪靈在他心思裏的提議，便有許多忽然的工作；但是，邪靈改

換了牠們的提案，信徒的工作就也得隨之而改變。邪靈最常使人在不正當的時候思想。牠們要在半夜

喚醒信徒，對他說，他是應當作些甚麼事的；信徒如果不作，牠們就要控告。或者，牠們要在半夜告

訴信徒，應當改變他從前的路途，使信徒在心思最混亂的時候定規了最緊要的事。我們如果追本窮源

的查考這樣的事，我們要看見，許多忽然改變的事，都是邪靈在人心思裏作工的結果。 

 

【多言】信徒心思中有了邪靈的工作，有的時候是不喜歡與人談話的，因為他沒有力量來聽人的。他

心思裏的思潮風起雲湧，不能因 聽人的話而停止。但是，他卻是最多言的，因為他的心思裏既是充



滿了「恩想」，他的口裏就不能不也充滿了話語。不能聽人、光要人聽的心思，其中常是有毛病的。許

多信徒的性情，按 人看，乃是多言的、長舌的。但是，在事實上，恐怕他還不過是邪靈的機械而已。

多少的信徒，好像乃是邪靈所用的一種「說話機器」而已！ 

 許多信徒在閒談、笑語和背後毀謗人的時候，好像管不住自己的舌頭。他的心是很清潔的，不

知道他自己正在說甚麼；有時就是知道了，卻也不能停或限制這一種無益的話語。好像意思到了心思

裏，等不及思想一下，就已變作話語在口頭了。思潮源源而來，叫信徒不能自主的說出許多話來。舌

頭並不隨 自己的心思和意志的管治。許多話說出去都是心思所沒有思想的，意志所沒有打算的。有

時與本人的存心和意思完全相反的話語竟然也說出去，等到後來被人提醒之後，才希奇自己為甚麼這

樣說。這都是因為心思是被動的，所以邪靈能藉 這被動的心思，而利用人的舌頭。邪靈起初是將他

們的意思和人的心思混雜起來，然後再和人的話語混雜起來，使人的心思不能領會別人的思想，也不

能記憶甚麼。 

 信徒應當看見：他所說的話，都應當是他自己所想過的；凡一切沒有經過思想手續的話語，都

是從邪靈來的。 

 

【固執】當信徒的心思陷入被動，而為邪靈所佔據之後，凡他所已定規的問題，他絕對不肯接受別人

的理由和證據；人若要使他更明白，他就以為人是侵犯他的自由；並且，在他看來，那要告訴他的人

乃是非常愚昧，永不能明白他所明白的。也許他的思想乃是極端錯誤的，但是，他卻以為他是有說不

出來的理由的。這是因為他的心思完全是被動的，他自己不知如何再用自己的理性來推究，來分別，

來決斷。他就是囫圇吞棗似的接受一切邪靈所注射給他的思想，以為這是最完美的了。或者他就是接

受了超然的聲音，以為這是神的旨意；在他看來，這種聲音所說的已是他的律法了，所以，無論何人

都不能使他再用理性來查考這聲音的來源。如果他接受了甚麼思想，或甚麼聲音，或甚麼教訓，他就

以為他是永遠不會錯誤的了，乃是絕對穩固的了。他不肯再試驗，再查考，再思想，再推求，就是堅

決的閉關自守，不願再知其他了。自己的理性、良心，和別人的講解、理論、都不能使之一動。他既

一次相信是神引導了他，就他的頭腦好像是用印封嚴的，不肯再改了。他既這樣的不用自己的理性，

就可以受邪靈任何的欺騙而不自知。稍為明眼的人都知道他的危險，但是他卻甘之如飴。被邪靈作工

到這一步的人，是最難挽回的。 

 

【眼睛的現象】心思被動，被邪靈所攻擊，在眼睛裏是最容易看得出來的，因為人的眼睛表明人的心

思比甚麼部分都多。心思若是被動，就信徒當誦讀的時候，可以用眼睛看書，然而，卻沒有一點的意

思進入自己的心思，記性也沒有受一點的印象。當他與人談話的時候，他的眼睛是四圍周遊的，或者

忽上忽下，或者忽轉方向，有時也許是無禮的，他好像是不能直視人面的。但是，在別的時候，他又

是不轉瞬的一直注視人的面，好像有一種不知緣由的力量不許他離開一般。 

 這樣的注視，在許多的時候是最危險的，因為邪靈就是如此使信徒陷入一種交鬼者的態度裏。

在多少的聚會中，信徒因為長久一直注視講說者的臉面，以致後來連他說甚麼都聽不見，叫邪靈能將

許多的思想──或者異象──給他們。 



 對於使用我們自己的眼睛，我們應當注意，到底我們眼睛的轉動是隨 我們心思的意識呢，或

者它是不理我們的意志而獨自觀看甚麼呢？當心思被動的時候，信徒的眼睛最易昏花。看見各種自己

所未求的奇異東西；同時，自己所要看的東西，反倒沒有力量集中自己的眼睛來看。 

 總之，信徒心思受邪靈攻擊的現象雖然很多，也是各各不同，但是其中的原則只有一個，就是

自己作不得主。本來按 神的定規，人一切的本能(心思就是其中之一)是應當完全順服人自己管治的。

但是，因為信徒在不知不覺之中，為邪靈留了地位，以致邪靈能以霸佔信徒的心思，可以直接行動，

而不受信徒意志的干涉。所以，信徒如果在他自己心思裏面發現了甚麼向他意志宣告獨立的行為，他

就應當知道他是受邪靈的攻擊的。 

 一切在當活動的時候不能活動，當安靜的時候不能安靜，充滿了思想不能休息，充滿了混亂不

能作主，空空的勞碌沒有結果，白日難以作工，夜裏都是夢象，無論何時總無安息，狂熱，遲疑，不

能儆醒，不能集中，不能分別，不能記憶，無因的畏懼，紛亂，苫惱以及困難，都是直接從邪靈而來，

為人所不及知而已。―― 倪柝聲《被附後的釋放》 

 

第五章 心思的拯救 

 

 我們在上章只是略為論及一般的情形，並不能將每個人的光景都說出來，因為各人被動的程度

不同，被邪靈攻擊的程度也不同，所以他們心思受苦各的程度也不同。不過，當信徒看見他自己的心

思發生了我們在上章所說的任何現象，他就應當小心，恐怕他已經把地位給邪靈，而受了牠們的攻擊。

如果這是的確的，他就應當尋求拯救的法子。 

 當信徒讀過像上章的教訓之後，很多人要希奇為甚麼他從前並沒有注意到他的心思是這樣受害

的。信徒從來不知道他自己的心思是陷入何種的光景，豈非一件很希奇的事麼？好像信徒對於別的事

情總有許多的知識，但是對於他自己的心思好像甚麼都是不曉得的；雖然受了極重大的苦害，自己還

沒有怎樣注意過，必須等到別人提醒，才知道自己原是如此的。為何前此都未曾想到這事呢？這豈非

告訴我們，邪靈和我們的心思是有特別淵源的，以致我們對於心思的知識好像比甚麼都薄弱麼？讓每

一個受過邪靈的虧的人回答這個問題。 

 

【邪靈的詭計】當信徒的眼睛開起，看見自己的情形時，他自然就要尋求拯救的法子。但是，這些說

謊言的邪靈，並沒有這麼馴良的讓牠們的囚虜得 自由，牠們也是用盡力量來阻擋信徒得 拯救的。

牠們的方法就是用許多的謊言來推諉。 

 邪靈要告訴信徒：「你的忽然美好的思想是出乎神的；」或者「這些忽然的啟示是屬靈的結果；」

「你的記性壞是因你身體的關係；」「你忽然忘記事情是天然的；」「神經過敏乃是因 性情的關係；」

「記性不強是遺傳的；」「失眠乃是因 疾病的緣故；」「因你已經疲倦了；」「不能思想是因你工作過

度；」「夜裏不住思想，是你白晝用心過勞所生的反響；」「污穢的思想是因你犯罪的緣故，因你已經

作錯了；」「你這樣不能聽人說話，是因環境不同的緣故，都是別人累及你。」此外尚有不勝枚舉的推

諉，都是邪靈所設辭的。信徒如果不知他自己真是受攻擊的，真的已經從常度降下了，邪靈就要用這



些和類似的推諉，來遮蓋牠們所得的地位。豈知實在的原因，乃是因信徒被動，心思變作空白，以致

被邪靈所佔據。這些症候都是邪靈作工的結果。自然，我們也當承認在這些的推諉後面，也有天然的

原因攙雜在裏面；但是，許多信徒的經歷告訴我們：邪靈都是最狡猾的，能與天然的原因一同作工，

叫信徒以為這些原因都是天然的──如性情、身體、環境等，卻忘記從中攙雜的邪靈。邪靈最喜歡拿

一點天然的原因來遮蓋牠們的工作。不過有一件事是定規的，如果原因是天然的，就當天然的原因除

去時，人的情形就當復原。如果有了超然(邪靈)的原因攙雜在裏面，就天然的雖然除去了，人還不得復

原。所有除去天然原因而人仍不得復原的，都是因為還有超然的原因攙雜在裏面。例如：你犯了失眠

症，邪靈推諉說，都是因你作工太過，心思的力量用得太多了，所以才有這個症候。你相信牠們的話，

就停止工作，休息一時，完全不用心思；但是，當你睡時，還是有千頭萬緒的思想，在你頭腦裏鑽出

鑽進。這就是告訴你，你的疾病還不是專由天然的原因；因為你雖然除去天然的原因，你的病還不見

痊愈，其中必有超然的原因攙雜在裏面。你若不用功夫去對付超然的原因，就無論你怎樣取消天然的

原因，都是無補於事的。 

 所以，現在信徒最緊要的就是查驗到底這些原因是從那裏來的。邪靈最會使人誤會那些出乎牠

們的工作的原因乃是天然的。牠們常使信徒以為是他自己有了甚麼毛病所致，因而牠們的工作得以蓋

過，不被查出，也不被除去。所以，無論信徒心思裏有了甚麼思想要推諉，信徒必須查驗──一切的

理由都必須查驗過。信徒必須追本窮源的查考他心思現象的原因；不然，他若解釋錯了──誤會超然

的工作為天然，就邪靈要得 更多的地位。一切自己對於自己情形的意見都必須證實過；不然，就舊

的地位還未收回來，新的地位已經交給邪靈了。他如果有的時候不能思想，他應當問說，為甚麼？他

如果有的時候充滿了思想，也應當問說，為甚麼？ 

 最應當提防的，就是有的信徒因為被邪靈作工已久，以致邪靈能夠使用信徒來為牠們出力，以

護 牠們在他裏面的工作。多少時候，就是信徒幫邪靈的忙，來遮蓋他受攻擊的原因，不使之顯露而

證明為邪靈的工作。這樣就是信徒反倒與邪靈同夥，保存牠們的地位，雖然他自知苦惱。 

 邪靈要在此時使信徒的肉體與牠們聯合工作。(真的，肉體常是魔鬼的同工！)要叫信徒因 臉面

或其他的緣故，而以為自己不至於被鬼佔了心思。這一種不喜歡查驗，並割捨自己屬靈經歷的自滿心，

乃是得 拯救的大阻礙。信徒或者要說：「我並不需拯救，所以我也不要得 拯救；」「我已靠 基督

得勝了；祂已經勝過撒但了；所以，我現在就是不理撒但，讓神去對付牠；我注意基督就好了；」「我

不要知道撒但的事；」「我們傳福音就好了，不必管撒但吧！」還有其他類似的話是這樣的人所要說的。

他也許還要對告訴他這樣真理的人說：「那麼，你為我抵擋，為我禱告吧。」他這樣的話，並非不誠心

的請求，乃是要他自己安逸，讓別人作工來救他。他應當知道，當他這樣的不喜歡聽見魔鬼和牠的工

作，就是因為他自己的心思裏已經有了牠的工作，所以懼怕發現的時候需要功夫來對付而已。他真的

已經知道一切關乎魔鬼的事，所以現在不必再知道麼？福音不只要救人脫離罪，也要救人脫離魔鬼的，

為甚麼傳福音就不必提到魔鬼的事呢？這豈非像犯某樣罪的人懼怕人提起某樣的罪麼？他是受魔鬼佔

據的，所以懼怕人提起鬼。在平常的人，這樣的理論是絕無意思的；但是在一個心思被鬼佔據的人看

來，卻是理由充分的。其實當信徒說這些話的時候，在他心的深處，乃是恐怕他的實情顯露，如果真

被邪靈侵佔，他將不知如何是好，所以才說這樣的話。他就是要自己掩飾，藉以自慰。 



 當信徒得 亮光起首尋求自由的時候，邪靈就要在他的心思裏倒出許多控告的話語來，說他這

樣錯了，那樣錯了，各種的定罪、責備、控告都有，要叫信徒因 應付不暇，就不再進前收回所給牠

們的地位。牠們知道信徒已經得 亮光了，現在沒有法子好再欺騙，所以牠們就繼續不斷的向信徒控

告說：「你錯了，你錯了。」信徒此時好像自己沉入甚麼罪坑裏似的，沒有法子好叫他起來。但是，信

徒如果認得這是魔鬼的謊言，而專一的抵擋，他就可以得勝。 

 一件事是經歷教訓我們的，就是當信徒這樣的明白真理，知道自己已經失去心思裏的主權，要

興起收回主權的時候，邪靈是要在他裏面作最後的掙扎，使信徒的苦處，比從前還要加上幾倍。當這

樣的時候，邪靈又是用牠們慣用的謊言，對信徒說，他是不能再得 自由了；他已經陷入被動太深了；

神並不願意再施恩了；他如果不抵擋，就是這樣的讓他去，就他還是很好的；他永沒有得 拯救的一

日，所以，不必奮鬥，徒自取苦。但是，信徒應當知道，他不應當靠 邪靈的恩典活 ！就是死，他

也應當得 自由，沒有一個人是被動太深，不能得 拯救的。神無論如何都是為他的，他必定得 自

由。 

 當信徒明白了真理，知道自己的心思從來未曾脫離，或者未曾完全脫離了黑暗權勢的捆綁，他

就應當或者正在與邪靈爭戰，要攻破牠們一切的堅壘，他就要看見這樣爭戰的兵器必須是屬靈的，屬

血氣的一點都不行。他要看見並非經過幾番的立志，或者甚麼訓練心思和記性的法子會叫他自由。他

的心思是被超然的權勢所捆鎖，所以，血氣的兵器不能趕逐牠們、除滅牠們。常常當信徒全心要明白

屬靈的真理──不是頭腦裏對於真理的意見，預備起首與邪靈爭戰來收回地位的時候，他才知道黑暗

權勢佔據他的心思乃是到了甚麼程度。在這時候，牠們才起來守 牠們所已得的地位。也就在這時候，

信徒才看見他自己的心思是何等的昏昧、被動與遲鈍，並且是完全出乎他自己主權之外的。在這時候，

他要看見邪靈用盡諸般的手段，藉 他的心思來苦害他，並且恐嚇他不作收回地位的舉動。在這時候，

信徒才看見他的心思實是仇敵的堅壘，他自己從來未曾完全管治過。也是在這時候，他看見仇敵用甚

麼方法不許他明白他心思所要知道的真理；別的無關緊要的事，他反倒能以記得，但是對於這個真理，

他卻沒有方法領會並記憶；或者他要覺得，他心思裏發生一種反抗的力量，反對他所默認的真理。 

 現在就是釋放心思、爭戰起首的時候。信徒願否長久作邪靈的堅壘呢？誰應當解決這問題呢？

神麼？不是神，乃是人。信徒必須揀選到底他是要完全奉獻給神呢？或者要讓他的心思作為撒但的租

借地。黑暗的權勢可以使用他的頭腦麼？牠們可以將各種從無底坑中出來的思想，從得救的人身上傾

倒出來麼？牠們可以叫他的思想充滿了地獄的火麼？牠們可以利用他的心思以傳揚牠們的教訓麼？牠

們可以使用他的心思來証衊神麼？牠們可以管治他的心思，而讓牠們隨意進出麼？牠們可以藉 他的

心思來反對神的真理麼？牠們可以藉 他的心思來苦害他麼？信徒自己必須揀選！這裏的問題，就是

信徒是否願意長久作邪靈的傀儡。信徒自己必須揀選，不然，就沒有得拯救的可能。這並非說，信徒

已經有甚麼把握了；乃是說，信徒是否真實反對邪靈的攻擊呢？ 

 

【收回心思的地位】我們在上文已經說過，因為信徒以地位給了邪靈，所以牠們才能在信徒心思裏作

工。我們也已經說過，這些地位到底是甚麼，我們把它約略分為六個。我們如果把那六個歸納起來看，

就可把它分為三大類：(一)未更新的心思；(二)接受(或相信)邪靈的謊言；(三)被動的狀態。信徒在這裏，



必須謹慎的查驗過，他自己所以達到今天的光景，到底是因 把那一種的地位給邪靈了。是因 心思

未更新麼？或者是心思被動呢？或者是因為相信邪靈的謊言呢？或者是這三者都有呢？照 信徒的經

歷來看，不少人曾將這三類的地位都給過邪靈的。如果他知道了，他是在那一點或者那幾點，將地位

給了邪靈，他就應當將他所給牠們的地位收回來。收回地位是得 拯救的唯一法子。信徒乃是因為給

邪靈留地位，以致陷入今日的情形，所以，地位一消滅；信徒就可以自由。未更新的心思，必須更新；

接受邪靈的謊言，必須檢出拒絕；被動必須改為自主的活動。我們現在分開看這三類地位的收回： 

 更新心思：神對於祂兒女的心思，不只要它在悔改時改變一番而已；乃是要它完全更新，好像

透明的水晶一般。所以我們才看見聖經中有這樣的命令。就是因為信徒尚未完全脫離屬肉體的心思，

以致邪靈能以藉 作工，使信徒起初不過是心思狹窄，不能容人；或者是心思昏昧，不能領會深奧的

道理；或者是心思無知，不能負擔重要工作；過後則陷入更深的罪惡。這是因為「屬肉體的心思就是

與神為仇」(羅八 7)。許多信徒知道羅馬書六章的教訓之後，就常以為他已經完全脫離屬肉體的心思了；

豈知十字架的功效必須仔細的在人身上每一部分成功才可以。「算自己向罪是死的」(11 節)之後，怎樣

還應當「不要容罪在身上作王」(12 節)；照樣，「心思改變」之後，還應當「將人所有的心意奪回」(林

後十 5)。心思必須完全更新，因為無論屬肉體的心思所剩的成分是怎樣的少數，總是與神為仇的。 

 我們若要更新心思，我們必須到十字架來。因為只有在這裏，我們才能得 更新。這個在以弗

所書第四章說得很清楚。使徒在十七節十八節說到人屬肉體的心思是如何的昏昧，到了二十二節二十

三節，就說到更新的法子。「要脫去你們從前行為上的舊人；這舊人是因私慾的迷惑漸漸變壞的；又要

在你們心思的靈裏更新」(原文直譯)。我們知道我們的舊人是已經與主同釘了(羅六 6)；而這裏又勸我

們應當「脫去」，好叫我們的心思更新。這樣看來，心思的更新是藉 十字架了。信徒應當知道，他的

老頭腦也是舊人中的一部分，神要我們完全脫去。神在十字架所施行的拯救，不只要我們得 一個新

生命而已，祂也是要更新我們全人魂的功用的。在我們全人最深處的救恩，必須逐漸「作出」來。今

天的缺欠，就是信徒並不知道他的頭腦是需要得救的(弗六 17)；他們以為得救是一件攏統合混的事。不

知神乃是要救我們的全人，使我們所有的本能都更新過，完全合乎祂用。心思就是我們本能之一。神

現在就是要信徒相信十字架已經釘死他的舊人了；他現在專一的承認神對於他舊人的審判，用意志拒

絕──脫下──他舊人的行為，其中包括他老舊的思想。他現在來到十字架底下，願意捨棄自己老舊

的心思、老舊的想法、老舊的理論，信託神把一個新的給他。弟兄們，這是應當專一脫下的。更新你

的心思是神的工作；但是，脫下──拒絕、不要、捨棄──你的老舊心思，乃是你的工作。你只管作

你的部份，神必定成功祂的部分。當你專一的脫下之後，你就應當專一的相信神要為你更新，雖然你

不知如何更新法。 

 今天也不知道有多少信徒，雖然得救了，得 新生命了，但是，到處總是帶 他的老思想。從

前的理論、想法、成見，還是一點沒有改變，不過現在加上一重基督徒的殼子而已！現在還是用從前

的心思、理論、想法和成見，來查考、領受或傳說屬靈的真理。自然難怪要陷入許多的錯誤，並引起

教會許多的紛爭。神如何恨惡人用自己的能力來作祂的工，也如何恨惡人用自己的心思來想祂的真理。

未更新的心思在靈性上是死的，裏面所發出來也都是死的。多少信徒雖然誇口其聖經知識的高深、神

學理論的美好，但是，在有眼睛的人看來，不過都是死的。 



 當信徒這樣的知道他自己心思的老舊，並願意專一的靠 十字架來「脫下」之後，他應當一天

過一天在實行方面拒絕一切出乎肉體的思想，不然就更新是不可能的。因為神雖然在一方面要更新信

徒的心思，而信徒卻天天依舊的按 肉體而思想，神的工作就不能成功。 

 信徒應當忍耐的、堅決的將他自己的思想一一在神的亮光中查驗，凡不是出乎神、與神真理相

反的，都要從心思裏「醡」出來，完全棄絕。就是一切用腦力領會神真理的地方，也應當完全拒絕。

使徒告訴我們，未更新的心思是充滿了「各樣的理想」和各樣自高的意念的(林後十 5)；這些理想和意

念，都是攔阻人真得 屬神知識的。信徒必須攻破這些，「所有的心意」都必須「順服基督」。如果信

徒心思的情形尚未達到每一個的思想完全順服基督，是不可以的。使徒是說，「所有的心意」，所以，

信徒不能放鬆一個。信徒應當查考他的思想：(一)是從他從前舊的地位而來；(二)或是從神新給的地位

而來；(三)或是要以新的地位給邪靈。他應當查考，為甚麼他的心思是紛亂的？為甚麼有了成見的思想，

有了反抗的思想，有了忿怒的思想呢？為甚麼對於某種的真理，我並沒有查驗就拒絕呢？為甚麼對於

某人，我只憑 聽聞便反對呢？我有甚麼充分的理由沒有？或者就是天然的心思裏有了恨惡的意思

呢？在這一個期間裏，每一個思想都要查驗，好叫每一個從舊造來的思想都檢出、除去。這從一般糊

塗過日子的人看來，自然是一個最重的擔子，因為他們的思想是隨 黑暗權勢支配的，乃是野放的。

但是，爭戰是爭戰，總不能用簡單的法子的。心思既是邪靈的堅壘，我們若不爭戰，就不能一一攻破

之。仇敵是實在的，這是爭戰所證明的，因為有爭戰必有仇敵。既有仇敵當前，我們怎可忽略從事呢？ 

 謝絕謊言：當信徒在神的光中查驗的時候，他要看見他自己在以往的時候，不知接受了邪靈多

少的謊言，以致陷入今日的地位。(一)有時因為相信了邪靈的謊言，以致誤會神的真理，因而有錯誤的

態度和行為；因 這些態度和行為，便引起邪靈的工作。例如：誤會了神與人的關係，以為神應當直

接將祂的思想給他，便被動的等候並接受他所相信是從神來的思想，以致被邪靈所假冒，能以時常將

類似的思想給他。(二)有時信徒因為相信邪靈所直接告訴他的話語，論到他身體的健康以及其他與他有

直接關係的事，以致他的身體並事情便變作如邪靈所告訴他的。例如：邪靈在信徒的心思說，某件事

必定臨到他的身上，信徒的意志並不抵擋，或者竟然完全接受，以致在不久──在邪靈指定的時候，

果然有那一件事臨到他的身上。 

 信徒如果查究的話，要看見他的生命中，有許多的苦惱、軟弱、病痛，以及各種不如意的情形，

都是因為他在從前曾間接或者直接的接受了邪靈所給他的謊言，因而使他變成今天的光景。若非因

直接相信牠們的話，便是因 相信牠們的話之後的行為，使各種有關係的事，都按 信徒所疑惑的和

所恐懼的臨到身上。信徒若要得 拯救，必須明白甚麼是神的亮光，是神的真理。當初他乃是因為相

信謊言，以致將地位給了牠們；現在他便因為謝絕謊言，將地位收回，而得自由。除滅謊言的惟有真

理，像除滅黑暗的惟有亮光一般。所以，信徒必須尋求一切關乎他自己、神和邪靈的真理。他應當出

代價來尋求真理。他應當專一的禱告，求神賜亮光給他，使他知道他自己的實在情形(真理)，知道他以

往的經歷，在甚麼地方是受欺的，並因受欺曾吃了甚麼苦。他應當查驗他自己現今所受的精神上、身

體上並環境上的苦，到底是從那裏來的；每一種苦臨到他身上，到底是為 甚麼原因，是因 他相信

邪靈那一句的話呢，或者是因那一句的謊言所發生的那一個錯誤行為？他應當追本窮源的查驗，安靜

地、禱告地、等候地查驗。 



 邪靈是最恨惡亮光和真理的，因為這個叫牠們失去工作的根據。每一句的真理要進入信徒的心

思裏，都是經過爭戰的。邪靈不要信徒知道許多的事是牠們作的，也不要信徒知道他那一個的現象是

因相信那一個的謊言而來的。牠們作工的原則，永遠是「不叫……光照……」(林後四 4)。所以，信徒

在此應當最小心，就是在一切的事上，應當明白真理是其麼。真理的意思最少就是實在的情形。信徒

自己雖然不能趕出邪靈，但是，他能將他的意志放在真理這一邊，叫邪靈失去牠們作工的地位。他最

少能宣告說，他要真理，他要明白真理，他要順服真理；他的禱告和揀選就是拒絕邪靈所有的謊言，

無論這謊言的外殼是一個思想、想像或者理論。他這樣作，會叫聖靈能以引導他黑暗的心思進入神光

明的真理。在經歷上，信徒要看見，有時乃是經過了好幾個月(或者還要長)，他才能夠明白邪靈的一個

謊言。他應當先在意志上拒絕邪靈一切的地位，然後，仔細的一一將邪靈的謊言推翻。從前所相信的，

現在不信，逐一將地位收回來，不肯再稍為相信邪靈所說的，邪靈就要失去能力。 

 認識常度：如果信徒是因被動或者相信邪靈的謊言這兩個緣故，而陷入各種苦惱的光景中，他

就有知道他自己「常度」的必要。由這兩個緣故而給邪靈以地位，都是會使信徒在各方面每況愈下的。

思想力、記憶力、身體力以及別的，都要墜落。現在信徒知道了自己的危險，起來追求釋放。怎樣才

算得 釋放呢？應當「復原」才可以。信徒如果要追求復原，他應當知道他的「原」本來是怎樣才可

以。信徒應當知道，他有一個常度，就是他的原來情形；乃是在他受邪靈的欺騙之後，他才從那一點

掉落下來。他應當知道他的常度怎樣。他就是從他的常度落到今天的地位來。如果他並沒有掉落下來，

他就不必尋求復原。在此有幾件事是信徒應當注意的：我今天並不似從前，我今天比從前是差了許多；

我今天的光景是我所不願意繼續的，我要回到我從前的光景。現在當問說：我今天的情形比我從前差

得多少呢？我從前是如何呢？我現在應當如何才得回到從前的光景呢？ 

 這個從前的光景，就是你的常度。你從而墜落的地方，就是你的常度。你如果不明白你的「原」

或你的常度到底是怎樣，就請你問你自己幾句話：我一生下來思想都是如此紛亂麼？或者有一時並非

如此的呢？我一生下來記性就是這樣的壞麼？或者有一時記性很好的呢？我一向都是如此不能睡覺

麼？或者我曾有一時是睡覺的呢？我一向就是眼薕中有許多的圖畫，像影戲般來來去去麼？或者我有

更清楚的時候呢？我從來就是這樣軟弱的麼？或者有一時我是更強壯的呢？我從來就是如此的自己管

不了自己麼？或者我曾有一時比這個更好的呢？問了這些和類似這些問題之後，要叫自己知道自己到

底有沒有失去常度，有沒有被動並受攻擊，並且知道自己的常度到底是怎樣。 

 要明白自己的常度到底是怎樣，信徒必須先承認並相信，他自己是有一個常度的。他今天雖然

墜落了，但是，他總有一個程度是他在沒有墜落時本來所經歷的。這就是他的「原」，他現在應當追求

向這點而去──復原。常度的意思沒有別的，不過就是一個人的正常光景而已。信徒如果難於定規甚

麼是他的正常光景，就請他回憶，在他一生中間，那一個時候，是他的靈或魂或體「最好」的時候；

他應當想到他的靈在甚麼時候是最剛強的，他的記憶力和思想在生平那一時期是最強最清楚的，他的

身體在那一年是最康健的。當他明白了他生平最好的時期之後，就請他將那一時期的光景，當作他的

常度。這是最少的限度，他應當達到這一個限度才可以。他若是生活在比這個還要低下的限度，他就

不應當滿意。當知，如果他有一時可以達到那樣的光景，就沒有理由叫他現今必須趕不上那個時候的

光景。何況那時的光景也許尚非他所能達到的最高程度呢。所以，他必須堅持他的常度，而不肯降下。 



 當信徒將他目前的光景與他從前的光景比較一下，他就知道他已是「遠不如前」了。在心思裏

受攻擊的人，就要看見他自己記性和思想是如何的「遠不如前」；在身子上受攻擊的人，就要看見他自

己的力量怎樣的「遠不如前」。信徒既知道自己是這樣的從自己的常度墜落下來，他就應當用意志的辭

絕和抵擋歸回到他的常度來。但是，邪靈對於這樣的「推翻」是不甘心的；牠們要對信徒說：你現今

已經老了，自然不能盼望心思像少年那樣的強壯；人的本能都是應當越過越壞，越過越軟弱的。或者

你是少年，牠們就要說：因你先天不足，所以你不能像別人那樣的長久享受一個強壯心思的福。或者

牠要告訴信徒說：都是因為你當初工作過度了，所以現今你陷入這樣的地步。或者牠還要大膽一點說：

你本來就是如此的，別人雖然比你更好，但這是因恩賜不同的緣故。邪靈就是如此的要信徒相信他軟

弱的原因乃是天然的、自然的、應當的、並沒有甚麼希奇的。但是，信徒如果是沒有被欺、被動、乃

是絕對自由的，這些話也許(不過是也許)有可信(還當試驗)之處；如果信徒是被欺、被動，就這些的推

諉，以為甚麼都是天然的，乃是絕對不可相信的。信徒既已蒙恩得 比現今更好的光景──在靈性上、

心思上和身體上，就不應當讓黑暗的權勢把他捆綁在更低下的地位裏。這些都是邪靈的謊言，他應當

完全拒絕。 

 一件事我們應當注意，就是心思因 天然疾病而較弱下來，與因 將地位給邪靈以致軟弱下來，

乃是絕對不同的。因 天然疾病而軟弱，人的神經就必定有了損壞。至於邪靈的工作，並不改變一個

機關的性質，不過使之不能照常工作而已；人的心思並沒有損壞，不過是被動的，暫時不能作工而已；

當邪靈趕出去的時候，就會恢復到當初的光景。許多瘋狂的人，多是因為他們的神經已有天然疾病，

隨後被邪靈利用其疾病而騷擾之。如果沒有邪靈在後的工作，光是神經病，就也許是不難醫治的。 

 推翻被動：當信徒知道了他自己的常度之後，他最要緊的工作，就是應當爭戰回到他的常度來。

他知道了他有一個「原」，現在他要復原。不過我們應當知道，邪靈要保守牠們所得的地位，一若侵略

者要保守牠們所佔據的領土一般。我們不能盼望邪靈會把牠們所得的地位拱手相讓的還給我們。邪靈

如果不是弄到沒有辦法，牠們是不肯罷休的。所以，信徒應當知道，割讓地位是非常容易，而收回地

位是需要工夫的。但是，一件事是值得我們注意的，就是國家怎樣有律法，律法的裁判怎樣最有權力，

那一國任何的人怎樣應當完全按 律法而行；在神的宇宙中，也照樣是有律法的，律法的裁判也照樣

是最有權力的，所有的靈、鬼是沒有法子違背的。因此，我們應當明白靈界中的律法，按 而行，就

邪靈不得不歸還地位。 

 靈界最緊要的律法，就是凡一切與人有關的，都必須得 人意志的允許，才得成功。信徒就是

在無知中接受了邪靈的欺騙，以致允許牠們在身上作工；現在信徒要收回地位，他就必須用他的意志

推翻當初的允許，堅持「我」是「我」自己的人，邪靈不應當使用我的任何部分。在這樣的爭戰中，

邪靈不能違法，牠們必須引退。信徒就是因為意志被動，以致心思也被動，以致心思被邪靈所佔據；

現今他應當按 神的定律，宣告他的心思是屬他自己的。他現今要使用他自己的心思，不肯再讓外來

的力量來鼓動、啟示、使用、催促他的心思。信徒如果繼續不斷的將被動的地位收回，而自己使用心

思，就他的心思要逐漸自由，達到當初的常度。 

 在這爭戰的時候，信徒必須使用自己的心思。應當盡你所能的去作事。每一次都要主動，不要

甚麼都是倚靠別人。如果作得到，甚麼都要自己決斷，不要被動的等候別人與環境。不要回顧以往和



掛慮將來，只要為 現在這一刻而活。用禱告和儆醒一步一步的前進。使用自己的心思，並且要思想

──思想自己作甚麼，說甚麼，是甚麼。應當取消枴杖，不要藉 甚麼屬世的事物和法子來代替你心

思的本能。當用你的心思來思想、來推敲、來記憶、來明白。 

 因為信徒的心思被動已久，所以，爭戰一直到自由的地位，也是需要時候的。信徒應當記得，

當他還沒有自由之先，他心思裏的思想，有許多並不是他想的，乃是在他心思裏的邪靈想的。所以，

在這時候的思想，是必須逐一查考過的；不然，恐怕已失的地位還未完全收回之先，新的地位又在不

知或無知中給邪靈了。此時所有的控告和讚美，不一定都是因 信徒是錯誤了或者作得好了，多有是

因邪靈如此說而已。所以，如果心思裏充滿了灰心的思想，他不要以為真是沒有盼望了；或者充滿了

高舉的思想，他不要以為真是美好了。 

 信徒還應當時常攻擊邪靈的謊言。凡邪靈在心思裏所提議的各種思想，信徒必須專一的用聖經

的話語來回答。邪靈叫他疑惑，他就用相信的經言來回答；邪靈叫他灰心，他就用盼望的經言來回答；

邪靈叫他懼怕，他就用平安的經言來回答。如果有不知用何經言的，就可以求神指示；或者認準其出

自邪靈，就對他們說：「這是你們的謊言，我不要。」這樣運用聖靈的劍，是得勝的法子。 

 在這樣爭戰的時候，信徒必定不可忘記十字架的地位，他必須站立在羅馬書六章十一節上面，

相信自己是已經向罪死了，向神在基督耶穌裏活了。他是已死的人，所以是已經脫離了舊造的；邪靈

們現在不能再在他身上作甚麼，因為牠們能以作工的地方已經在十字架上了。信徒在每一次要拒絕邪

靈，要使用心思的時候，總必須完全倚靠十字架所成功的。信徒必須知道他和主的死乃是一個事實，

所以，他現在應當在邪靈面前堅持這個事實。他已是死的，邪靈對於死了的人是沒有權柄的。法老不

能苦害紅海那邊的以色列人。這樣安息在主的死上面，要給信徒以最大的利益。 

 

【自由與更新】當信徒這樣一步過一步的收回地位之後，其成效是逐漸顯明的。雖然在起初的時候，

好像是越收回情形越險惡；但是，當信徒堅持要收回一切地位之後，他要看見邪靈逐漸失去能力，不

能有所作為。當地位逐漸收回時，各種被動的現象也逐漸減少。信徒要看見自己的心思、記憶、想像、

理性，逐漸可以自主，可以使用，邪靈不能再像從前那樣的攻擊了。在這個時候，還有一個危險，就

是當信徒還未完全收回地位，也未完全復原之先，他便自以為滿足了，而不繼續爭戰。這樣留下餘地，

要叫邪靈在將來還可死灰復燃。信徒必須繼續收回主權，直至自己真是完全自由為止。當信徒站立在

十字架的根基上面，使用自己的心思，拒絕邪靈的僭越和老舊的想法，就不久要完全得 釋放，信徒

要看見他自己真是作他自己一切思想的主人。 

 我們現在將從被動到自由的程度，總述之於下： 

(一)信徒的心思本是照常的； 

(二)信徒陷入被動，要神用他的心思； 

(三)信徒以為因 二)的緣故，他現在是得 一個新的心思了； 

(四)其實信徒乃是被邪靈所攻擊，落到常度之下； 

(五)信徒的心思軟弱無能； 

(六)信徒爭戰，要收回他在(二)所給的地位； 



(七)信徒的心思好像比從前更壞、更混亂； 

(八)其實信徒乃是逐漸自由； 

(九)信徒堅持他自己的主權，要收回被動的地位； 

(十)被動推翻，地位復原； 

(十一)信徒堅持他的意志，不只保守了常度，並且── 

(十二)使心思完全更新，能作從前所不能作的工。 

―― 倪柝聲《被附後的釋放》 

 

第六章 完全的自由 

 

 但是，心思不過是問題中的一部分，還有其他的問題要解決，才能得 完全的自由。 

 奉獻的信徒可以愚昧的、受欺的陷入被動好幾年，而仍不知自己地位的危險，以致越過越被動，

直至被動的範圍廣大無邊，使信徒在心思裏、情感裏、身體裏和環境裏，受了不可言宣的痛苦。所以，

將奉獻真義傳給這樣的信徒，是頂要緊的。我們已經很注重的說過知識的緊要，這是因為在解救被動

中，知道真理是絕對需要的。沒有真理的知識，就解救是不可能的。我們知道，被動的信徒所以陷入

這樣的地位，是因為受欺，受欺的原因是因為愚昧無知識，不然就無受欺的可能。 

 

【認識真理】所以，認識各樣事的真理──認識與神同工的真理，認識邪靈作工的真理，認識奉獻自

己的真理，認識超凡事物的真理，乃是解救的第一步。信徒必須認識關乎自己所有經歷的來源和性質

的真理，他才有得 解救的盼望。因為信徒是先(一)受欺，然後(二)被動，(三)被附，(四)更受欺被動；

所以，信徒若要得 自由，免去被附和被附以後所發生的受欺和被動，他就必須先除去當初(一)的「受

欺」；如果(一)的「受欺」撤除，就(二)(三)(四)的「被動」「被附」和被附之後的「受欺」和「被動」，

都要次第瓦解。受欺為邪靈開門，使之有進來的可能；被動為邪靈留地位，使之有站住的可能；這樣

作的結果就是被附。要撤除被附，必須撤除被動；要撤除被動，必須撤除受欺；要撤除受欺，惟有認

識真理。所以，認識真理是得 釋放的第一步。真的，惟有真理能使人自由！ 

 我們常常警告信徒有關一切超凡經歷(如異象、聲音、神蹟、奇事、火燄、方言、感覺等)的危險。

我們並非說所有超凡的經歷都是應當拒絕、厭棄、反對的；如果這樣，就非聖經的教訓，因為聖經告

訴我們，神也曾作許多超凡的事。我們的目的是要信徒明白，超凡經歷的來源不只一個，神會作，邪

靈也會倣作。分別甚麼是出於神的，甚麼不是，乃是最緊要的。信徒如果未向情感的生命死，而熱切

貪求感覺上的經歷，他就要在這裏受欺。我們並非說信徒應當拒絕一切超凡的事，但是我們勸信徒應

當拒絕一切撒但的超凡。我們在這裏就要將聖靈作工和邪靈作工的根本不同處指明出來，好叫信徒知

道分別。 

 現今信徒的受欺，可以說在超凡的事上是特別的多。就是因為受欺的緣故，就叫邪靈依附。我

們所切望的，就是信徒在對付超凡的事上，應當先下一番分別的功夫，以免受欺。信徒所應當緊記不

忘的，就是如果是聖靈以超凡的經歷給他，他是依然能用他自己的心思的；而且並不需要他完全或局



部陷入被動，才會得 ；就是得 之後，也還可以用自己的良心來分別善惡而定去取，並無一種強迫

的情形。邪靈若以超凡的經歷給人，人就必須陷入被動，心思必須空白，一切的舉動都是受外來力量

強迫的。這是根本上不同的地方。使徒在哥林多前書十四章說出聖徒屬靈的超然恩賜，其中有啟示，

有預言，有方言和其他超然的表顯。使徒承認這些都是從聖靈來的；但是，他在三十二節將這樣屬神

恩賜的性質告訴我們：「先知的靈，原是順服先知的。」使徒以為先知(信徒)所得的如果真正是出乎聖

靈，就他所得的靈是順服他的。如果是聖靈在人身上將各樣的超凡經歷給人，使徒說，這靈乃是順服

那人的，靈並不違反人的意思而使用人身體的任何部分，那人仍是能以自治的。一切順服先知(信徒)

的靈，才是從神來的。一切要先知順服他的靈，都不是從神來的。所以我們不應當拒絕一切超凡的事，

不過當看這超凡的靈有沒有要人被動的順服而已。如果我們看見人在得 方言或其他類似的恩賜時，

竟然自己不能作主──自己要說不能說，自己要靜不能靜，不能安坐，強制被摔在地，有了外來的力

量管治他──就是表明他所得的靈乃是邪靈。這就是聖靈和邪靈作工根本不同的地方。前者要人完全

自主，後者要人完全被動。所以，信徒如果要知道他自己的經歷到底是那裏來的，他就應當在這裏察

看一下是否被動，就足以解決一切的問題。信徒所以受欺，就是因為他不知這根本的真理。 

 信徒若要自由，他的愚昧必須除去；換言之，他必須認識真理。認識真理的意思無他，就是知

道一個靈的真相而已。撒但的謊言捆綁信徒，神的真理釋放信徒。但是，難處就是在此，認識真理是

需要代價的。因為這樣的真理要動搖信徒從他以往經歷所得的榮耀。他以為自己是比別人加倍長進的，

已經屬靈了，是不會錯誤的。如果要他承認他是有被鬼附的可能，或者要證明他實是已經被鬼附了，

是何等的難呢！如果信徒不是願意忠誠於神所有的真理，就很難接受這一種叫他苦痛、叫他謙卑的真

理。接受自己所喜歡的自然不難；要接受叫自己失去虛榮的真理，真是不易。但是，抵擋這樣真理最

厲害的人更應當小心，恐怕他就是被鬼附的。自然，知道自己是可以被欺的，還容易一點；知道自己

是已經被附的，並且要這樣承認，是何等的難呢！神必須施恩，不然，信徒就是知道了真理，還是要

抵擋的。接受真理是得救的第一步，信徒必須肯知道一切關乎他自己的真理。不過，願意知道自己屬

靈和超凡經歷的真相，是需要謙卑和誠實的。 

 被附的信徒得 真理的程途不同。有的是因受捆綁太厲害，以致在凡事上都失去自由，因而醒

悟過來知道自己的真相；有的因信徒的經歷中雖然九成九都像是出乎神的，但是，卻有一點點不當有

的夾雜在內，使信徒疑惑其到底真否從神而來，就明白了真相；有的是因別的信徒將真理傳給他，使

之明白真相。但是，無論如何，信徒總不可拒絕頭一線的亮光。 

 疑惑是得 真理的第一步。這並不是疑惑聖靈，也非疑惑神和祂的話語，乃是疑惑自己以往的

經歷。這樣的疑惑是需要的，也是合乎聖經的，因為神要我們試驗靈(約壹四 10)。既相信了就不必試驗。

要試驗，必是不能決定其從何而出。信徒常有一種錯誤的思想，以為如此試驗，恐怕得罪聖靈。豈知

要我們這樣試驗的，就是聖靈。如果是聖靈，就經過試驗還不失其為聖靈。如果是邪靈，就可以揭穿

其假冒。真的是神叫你陷落到今天的地位麼？真的聖靈工作中也有相反的麼？真的你在甚麼事上都不

會錯誤的麼？ 

 信徒最錯誤的，就是以為自己是永不會錯誤的；別人會，自己不會。這就叫他要受欺到底。但

當信徒得了真理一點的亮光之後，他就要承認他是有被欺的可能的。這就叫真理有作工的機會。當他



這樣的自卑之後，他就要看見他自己是被欺的。他現在將神作工的原則和邪靈作工的條件比較一下，

就看見他以往的經歷，都是在「被動」裏得 。他乃是履行邪靈作工的條件，而得 許多奇異的經歷

──起初是使他快樂的，後來是使他苦痛的。他將自己以往的態度，和神作工的原則，並邪靈作工的

條件對照一下，他知道他是沒有活潑與神同工的，乃是被動的隨神主張。因此，他所有美好或苦惱的

經歷，都必定是從邪靈來的。到了這地步，他就要承認自己是受欺的。信徒不只應當接受真理，並且

應當承認，惟獨如此，撒但的謊言才得消滅。信徒在這裏的經歷，就是：(一)相信信徒是有被欺的可能；

(二)我也有被欺的可能；(三)我是被欺的，現在應當追問：(四)我是為甚麼被欺的？ 

 

【地位的發現】現在自然可以斷定的說，信徒是曾以地位給邪靈的，現在就是要查問，到底這個地位

是甚麼？當信徒還未查問他自己裏面到底給了邪靈甚麼地位，讓他重新查考，地位到底是甚麼？不然，

他就要將被附算為別的甚麼，或者將別的甚麼算為被附。也許他要將平常在靈中與黑暗權勢的爭戰，

與要求自由脫離鬼附的爭戰相混，因而給邪靈以便利。 

 信徒應當知道，凡接受邪靈的假冒，容讓意志被動，和相信牠們所注射的思想的，都是以地位

給邪靈。我們目下所最注重的被動，就是說，讓自己的心思或身體陷入死寂的狀態；不用自己各種的

本能；停止有意識的管理心思；停止使用意志、良心和記性。這被動是一個主要的地位。信徒們被動

的度數是不同的。被動程度的深淺，定規其人被附的深淺。不過無論信徒被動的程度如何，他若有「被

動」，就當除去這地位。信徒應當堅決的、專一的、長久的反對邪靈在他身上得 甚麼地位。特別應當

反對他所受欺過的那幾點。被欺的信徒最緊要的，就是知道他失去的地位是甚麼，而將這地位收回。 

 普通的思想，以為對於鬼附的事，不過只要奉主的名把鬼趕出去而已。但是，對於信徒的被鬼

附，這個方法還不是完全的，這是因為信徒被附的原因，和外教人被附的原因是不同的。外教人的被

附乃是因 罪，信徒的被附乃是因 受欺。所以信徒得 拯救的方法，就是不再受欺。如果鬼附的原

因是在乎受欺，而我們只命鬼出去，就我們所對付的，不過是果而不是因。這樣作雖有一時的效力，

但是並沒有長久的自由。因為被鬼附的因──地位──如果沒有對付過，就鬼雖然一時聽命出去，不

久因其裏面尚有地位，仍可以回來。這並非一種理想，因為主耶穌在馬太福音十二章四十三至四十五

節所說的，就是這個意思。如果鬼先前所住的「屋」未曾拆毀，就雖然鬼可以一時出去，但不久還是

要回來的，並且要使這人比先前還不好。這「屋」就是人所給邪靈的地位。 

 所以，趕鬼雖然是緊要的，對付地位也是不可少的。進而言之，鬼就是趕了，地位如果沒有對

付過，就趕鬼也是沒有用處的，因為鬼還要重來。就是為 這個緣故，我們看見許多信徒，雖然奉主

的名字趕鬼了，但是，竟不會使自己或別人有長久的自由。我們應當注意，鬼是可以趕的，但是，地

位是不能趕的。地位是需要收回的。受欺的地位、被動的地位，如果不是專一並繼續的收回，就其人

斷無長久的自由。 

 信徒如果不收回他所給邪靈的地位，就是叫邪靈可以進來，可以站住的原因，他雖然奉主的名

趕自己身上的鬼，或者別人奉主的名為他趕鬼，鬼也好像離去了，他還不是真正自由的；因為這不過

是說，鬼某種的表演是沒有了，也許牠們要換一種表演，或者這一種的表演不過要暫且一停，免得繼

續受更重大的攻擊，等到信徒稍懈時，還要重新顯明。總之，地位若未對付過，鬼總是有所憑依的。



心思必須接受真理，意志必須活潑、主動、堅決的反對一切被動的地位，才是辦法。 

 所以，當信徒看見自己是因 受欺而被鬼附，就應當尋求亮光，知道自己給邪靈的地位是在那

裏，而將這地位撤除。邪靈所以得進來，是因有地位；地位撤除，就可叫牠們離開。 

 所以，當信徒看見自己曾在甚麼事上以地位給邪靈，就應當收回地位。他既是因 不自主、不

自治，陷入被動，以致被附；他就應當活潑的使用地他意志，藉 神的能力，在諸般的試探和苦難中，

反對黑暗的權勢，以取消當初所給牠們的允許。被動是逐漸而來的，所以也要逐漸而除去。當信徒發

現多少時，他才能棄絕多少。如果被動的期間已長，就解救的期間也甚長。下山容易上山難，因此，

被動容易自由苦。信徒需要全人的同工，收回以前所失的一切地位，才會自由。 

 信徒必須禱告求神指明他是在那裏受欺的，並且還要誠心、願意、愛慕神將他全人的真相都指

明給他看。普通說來，信徒所懼怕聽見的，和聽見人家提起就難過的事，最多就是他所給邪靈的地位。

如果信徒懼怕對付甚麼，信徒就應當對付那件事，因為十九邪靈在那裏是有地位的。信徒必須從神那

裏得 亮光，來查驗自己的症候和其他原因；知道之後，就要專一的從邪靈手中收回。光照是必須的。

不然，信徒就要以超然的當作天然的，以屬靈(邪)的當作屬身體的；這樣就叫邪靈可以長久依附而無阻

礙；這樣的態度，就是對鬼附說「阿們」。 

 

【收回地位】在一切給邪靈的地位中，都有一個共同的原則，就是被動，意思就是意志不活動。所以，

現在要將地位收回來，意志必須活潑過來才可以。信徒此時必須(一)順服神的旨意；(二)反對撒但的旨

意；(三)運用自己的意志，並與聖徒們的意志聯合。收回地位的責任，都在意志身上。因為被動的是它，

所以，反被動的也應當是它。 

 意志最初一步的工作就是定規。定規就是把意志安定向 一個方向而去。信徒因 受邪靈苦害，

被真理光照，蒙聖靈激動的緣故，就再受不住繼續被邪靈所依附。因此他就天然的被神引導到一個恨

惡邪靈的地位。因此他就天然的定規要反對邪靈一切的工作。他定規要得 自由，定規要自己作主，

定規要驅逐邪靈。神的聖靈在他裏面作工，使他對於邪靈發生忿恨的心，越受苦害越恨，越覺得不自

由越恨，越想越恨，越過越恨。因此他就定規要完全脫離黑暗的權勢。這樣的定規乃是收回地位的第

一步。如果這個定規是真的，就將來無論因收回地位而被邪靈如何反對，都是不肯反顧的。定規就是

說，全人決斷今後要反對邪靈。 

 信徒還應當用意志來揀選，意思就是要，並定規他的將來。在爭戰的日子中，信徒的揀選是有

功效的。信徒應當時常宣告說：我揀選自由，我要自由；我不要被動，我要用我自己的本能；我要認

識邪靈一切的詭計；我要邪靈失敗；我要與黑暗權勢完全斷絕關係；我拒絕邪靈一切的謊言和推諉。

這樣用意志來揀選，並且時時如此宣告，在爭戰上是大有利益的。我們應當知道，這樣的宣告，不過

是表明信徒如此揀選而已，並非脫信徒定規要作這些事。黑暗的權勢並不受信徒「定規」的影響，但

是信徒如果靠 神的能力，用自己意志專一的揀選來反對牠們，牠們就必定奔逃。這都是與人有自由

意志的原則有關。信徒當初雖然允許其進來，但現在卻能揀選與當初所允許者相反的事，因此就叫邪

靈沒有立足地。 

 在這樣的爭戰中間，意志各方面的工作，都應當活潑的進行。除了定規、揀選之外，還應當抵



擋，意思就是意志發出力量以與邪靈相對抗。同時也當辭絕。辭絕就是意志把自己關閉起來，不願再

以甚麼給邪靈。信徒應當抵擋邪靈在他身上的工作，同時，也當辭絕邪靈。抵擋不過叫邪靈不得往下

作工；辭絕是取消從前所給邪靈的允許，就是引起牠們作工的允許；所以，抵擋再加上辭經，就叫邪

靈不能作工。我們前面憑當抵擋，後面應當有辭絕的態度。例如：我們辭絕邪靈說：我要「決斷」，這

意思就是我們用意志抓住自由；同時我們還應當有抵擋，意思是用力量以與仇敵周旋，要保守意志藉

辭絕所得的自由。這樣的辭絕和抵擋，必須繼續到完全自由為止。 

 抵擋是一種的確的爭戰。抵擋需要靈、魂、體的力量都來，而其中主要的力量就是意志。定規、

揀選和辭絕，多是在態度方面，抵擋卻是在實行方面。抵擋就是表明態度的行為。抵擋就是靈中的摔

跤，就是意志用靈力將邪靈推出牠們現今所站立的地位，就是向黑暗權勢的陣地進攻。抵擋就是用意

志的力量來趕，來驅逐，來推開。邪靈站立在信徒所給牠們的地位上，雖然看見了信徒反對牠們的態

度，卻要霸佔其當初所站立的地位，不肯引退。抵擋就是信徒用「實力」以驅逐邪靈。抵擋就是信徒

用靈力「押」邪靈，而使之「搬」離。所以，信徒在抵擋的時候，必須用力運用意志出來驅逐邪靈。

只在態度裏宣告是少有用處的，態度和實行當同時並行。只有抵擋而無辭絕，也是少有用處的；因為

當初給邪靈的允許，必須收回。 

 在收回地位中，就是信徒一方面用意志來定規，一方面揀選並辭絕(拒絕)，在另一方面用意志來

抵擋。定規爭戰，揀選自由，辭絕邪靈，抵擋仇敵再霸佔地位以捆綁自由。在定規、辭絕、揀選、抵

擋的中間，信徒就是為 自己的主權而爭戰。自由意志這件事是永不可忘記的。神將自由意志賜給我

們，所以我們是我們自己的主人。現今邪靈竟然霸佔了我們的肢體和本能，而作我們「人」的主人，

我們的主權當然喪失了。當信徒收回地位時，他就是反對邪靈如此的「代替」了他，所以出來爭戰。

信徒應當時常說：我不願意邪靈侵佔了我的主權，我不願邪靈侵犯了我的人格，我不願邪靈依附了我

的……不願瞎 眼睛跟隨邪靈，我不願邪靈利用我這個人，我不願阿，我真不願阿！我要作我自己的

主人，我要知道我自己是作甚麼，我要自己管治自己，我要我的全人順服我的自己，我拒絕邪靈在我

身上所有的作為，我拒絕牠們所有作工的權利。當信徒用意志這樣的說他自己的定規、揀選和辭絕時，

就叫邪靈沒法往下作工。意志既如此的定規、拒絕並揀選，信徒就也應當用意志來抵擋。 

 信徒這樣的用意志收回地位，就是說，他的生命有一個新的起頭。以往的已經錯誤了，現今應

當重新起頭。所有從前奉獻給邪靈的，現在應當都討回來，全人的靈、魂、體要從仇敵手中要回來，

重新完全奉獻給神。從前因 無知所給邪靈的地位，現在逐一都推翻。從前給牠們的主權，現在都撤

回。法子如下： 

從前所接受的，今當拒絕。 從前所相信的，今當不信。 

從前所接近的，今當遠離。 從前所已作的，今當拆毀。 

從前所約定的，今當註銷。 從前所已說的，今當收回。 

從前所應許的，今當反背。 從前所聯合的，今當解散。 

從前所順服的，今當抵擋。 從前所靜默的，今當出聲。 

從前所同工的，今當反對。 從前所給與的，今當不與。 

 從前所有的考慮、商議、允許，都當推翻；所有的禱告答應和醫治，也都當拒絕。 



 這些都是對邪靈而發的。從前誤將邪靈當作聖靈，所以竟然與邪靈有了那樣親密的往來。現今

知道了，所以要撤回從前在無知中所給牠們的一切。將地位給邪靈，乃是在一件一件的事上逐一給牠

們的，所以收回來也是一件一件逐一撤除的。最大攔阻信徒完全得 自由的，就是信徒只願意攏統的、

包括的、含混的用意志將所有的地位都收回來，卻不肯逐一的、仔細的、一點過一點的將地位收回來。

攏統的反對邪靈得 地位，不過使信徒的態度不錯而已；若要得 自由，這就必須仔細的將所有的地

位都收回來。這好像是很難的，但是，如果意志是要得 自由的，並用禱告以求神的光照，就當聖靈

將過去的一切逐一指示信徒時，只要他一一的抵擋之後，甚麼就都消散了。信徒若肯忍耐的進前，他

要看見這是一個實在的解救，一件過一件，他是向 自由而去的。攏統的抵擋表明我們是反對邪靈的，

仔細的抵擋叫邪靈不得不撒手放棄其所已得的地位。 

 信徒意志的被動，好像是下山一般，一級過一級的下降，直到陷入最卑下的地位。現在他要收

回地位，好像就是回轉過來，再搶級而升一般。從前走下來是經過多少階級，現在回頭再上，也要再

經過多少階級。沒有一級是可以留下不走的。從前是逐漸被動；現在要逐漸明白，逐漸活潑。從前所

有被動的地方，現在當一一推翻過，一一收回來。他的腳現在多回頭向上升一級，就是多收一級的地

位。他從前是多走一級，就低降一級；現今是多走一級，就上升一級。一件事值得我們注意的，就是

我們最近冶邪靈的，多是我們最先收回來的。好像我們所走下的末了一級，乃是我們上升的頭一級一

般。 

 信徒這樣的推翻地位，必須達到當初自由的地方才可以。信徒必須知道他自己是從甚麼地方下

降的，所以，他現在應當回到當初的情形才可以。他應當知道他自己的常度如何──本來意志是如何

活潑的，心思是如何清明的，身體是如何強壯的；和現今的情形如何，兩相比較，就會知道自己因

被動究竟下降了多少。現在他就應當時常把他這個常度擺在面前，總要以上升到常度為最低的限度。

如果他的意志不會活潑到再會管理他全人的任何部分，他就不應當滿意，因他還未回到當初的常度。

在信徒要得 自由的程度中，他應當把他自己的常度看得最分明，才不至沒有回到常度，就以為自己

自由了。 

 所以，無論是我們的思想、記性、想像力、是非之心、裁決力、愛心、揀選力、抵擋力，或者

我們身體的那一部分，陷入被動，失了常度，叫我們不能自己作主，好像是在我們主權之外，不能再

為我們所用的，我們憑當完全收回──用我們的意志反對這樣的被動，用我們的意志使用這些的本能。

信徒一陷入被動，邪靈就抓住他被動的機關，代替他使用，或者與他一同使用。當信徒看見自己的實

在情形，而要收回地位，自己使用自己的機關時，他要覺得非常之難。因為：(一)也自己的意志還是軟

弱，不足主使一切；(二)邪靈用盡其力量以與之相抗。例如：他是在「決斷」這件事上陷入被動，他現

今要註銷這個地位，不再許邪靈作工，自己定規要自己來「決斷」，不再受邪靈的管轄，他就要看見：

(一)他自己不能決斷，(二)邪靈不讓他決斷行動。當被附的信徒推翻邪靈的主權時，邪靈便不讓牠們的

囚犯行動甚麼。 

 現在信徒必須揀選，到底他自己永遠不動呢？或者讓邪靈動他呢？自然他不願讓邪靈這樣的使

用他。所以，雖然他一時還不能「決斷」甚麼，但他不准邪靈來用他的決斷力。為 自由的爭戰，就

在此時起首。這個爭戰完全是意志的爭戰。因為意志陷入被動，就也容讓全人的各機關都陷入被動，



以致意志(人)失了主權，不能再自由的管治支配全人的各機關，以致邪靈進來代替意志(人)管治，並支

配全人的各機關；所以，現今若要得 自由，就必須意志起來：(一)反對邪靈的主治；(二)收回已失的

地位；(三)自己活潑的與神同工，而使用自己的全人。現在甚麼都在乎意志。當意志反對邪靈，而不准

邪靈再霸佔其機關時，邪靈就要退出。我們已經說過，是因信徒允許的緣故，邪靈才得進來；所以，

信徒現今的辭絕，就取消了當初的允許，叫邪靈失去其侵犯的根據。當信徒再仔細的在所有的地位上

抵擋，就叫邪靈失其工作的可能。 

 地位的每一寸都應當收回，欺騙的每一點都應當揭穿。信徒應當忍耐的在每一件事上，與仇敵

爭戰，並且應當爭戰得「透」。應當知道辭絕一切的地位；這並非說已經收回一切的地位了，因為不一

定在辭絕的時候，所有的地位便立即收回了。邪靈還要作最後的掙扎，信徒的意志還應當經過最劇烈

的爭戰，才會強壯，才會充滿能力，才會自由。所以，對於推翻地位，信徒必須繼續進行。並且要恆

忍的推翻，一直等到地位的每一點都揭露，都辭絕，都消除，好叫全人的機關能隨 人的意志而轉動。

所有被動的機關，都應當恢復到它們作工的常度。心思必定應當會思想得清楚，以致能思想意志所要

思想的題目，並且沒有思想是出乎意志管治之外的。記憶力必須會記憶自己所要記憶的，而不充滿了

自己所不願意有的思想。他身體的舉動如唱詩、說話、誦讀、祈禱，都必須被意志管治。意志必須活

潑，以致能作全人的主人。所有全人的各種才幹，必須都會照 常度而工作。 

 信徒不只應當拒絕邪靈所立的地位，並且也當拒絕一切邪靈的工作。信徒就是運用自己的意志，

取一種反對邪靈所有工作的態度。這個要叫邪靈受虧。再後就求神賜給亮光，使他知道甚麼是邪靈的

工作，因而逐一拒絕之。邪靈在信徒身上的工作是：(一)代替信徒動作，(二)影響信徒去動作。因此信

徒應當拒絕邪靈(一)代替他動作，(二)影響他動作。信徒不只應當拒絕引導邪靈進來的地位，並且也當

拒絕保守邪靈常在裏面的地位。當信徒這樣抵擋的時候，他要看見邪靈要多方阻擋；所以，他若非竭

全力與之周旋，他就不能回到常度而得自由。當信徒這樣爭戰的時候，他要看見他一時竟然不能用自

己的本能。但是，當他竭力以攻擊邪靈的全力時，他的意志就從被動完全回到活動來，就能管治他自

己的全人。被動和被附都是在爭戰中消滅的。 

 當信徒這樣的爭戰以收回地位時，他就要經過非常苦痛的日子。信徒要因 黑暗權勢的反抗，

和自己堅決要自由的緣故，而感受重大的苦楚，並且發生非常的奮鬥。當他要用自己的意志(一)以抵擋

邪靈的主權，並(二)行使自己的職權時，他要看見霸佔在他裏面的邪靈是如何抵擋他的。當他起首爭戰

的時候，也許他還不知道自己的墜落有多深；是當他起首一點過一點與邪靈爭戰，把地位收回而感受

邪靈的反對與捆綁時，他才知道自己墜落原來已有這麼深。就是因為邪靈這樣的抵擋他，不願他脫離

牠們的捆綁，信徒就要看見當他起首爭戰收回地位之後，他的病狀是比從前更壞的。好像越爭戰意志

越沒有力量，被附的地方也越見其紛亂，難以作主。這種情形就是得勝的標記。信徒雖然要覺得更壞，

但是，在實際上是更好，因為這樣的病狀是對我們說，抵擋已經發生效力了，邪靈已經覺得我們的攻

擊了，所以牠們起來反抗，但這不過是最後的掙扎，我們如果堅持，就牠們必定應當離開。 

 在爭戰的時候，最緊要的就是信徒時常站立在羅馬書六章十一節上面，承認他是與主合而為一

的人，所以，主死了，他也是死了。這樣的信心叫我們脫離了邪靈的權柄；因為對於已死的人，邪靈

是沒有權柄的。這樣的地位必須站立得牢。也應當學習運用神的話語以攻擊仇敵所有的謊言。因為在



這樣的時候，邪靈最會告訴信徒，他已經墮落太深，不能挽救了。或者在爭戰受苦的時候，特別在邪

靈末後掙扎，使信徒經歷空前的苦楚時，使信徒灰心，以為他已絕望，不能再自由了。信徒如果聽牠

們，就真要陷入最深的危險。信徒在此應當知道各各他已經敗壞了撒但和牠的邪靈(來二 14；西二 14-15；

約壹三 8)，救恩已經完成，叫每一個人都能在經歷上，脫離黑暗的權勢，進入愛子的國裏(西一 13)。並

且，因 收回地位而受更大的苦，就可知收回地位是邪靈所懼怕的了；因此你所作的已經是不錯的了，

地位更是應當收回的。所以，邪靈無論在你身上有甚麼新的表顯，叫你受苦或者別的，你只要認得其

出乎邪靈，便專一的辭絕這些的表顯，不要再顧它們，不要為之難過，也不要談論及之。辭絕之後，

就可不理。 

 如果信徒這樣忠心的不顧暫時的苦惱，而奮勇用意志收回地位，他就要看見他身上的自由逐漸

恢復了。地位如果逐一的辭絕，逐一的收回，就鬼附也逐一的衰微下來。信徒如果不再以新的地位給

邪靈，就鬼附的權力，要照 地位的縮小而減少。雖然也許還有一時信徒才得完全自由，但是，信徒

現在已是向自由之路去了。從前也許不顧自己怎樣，不顧自己的感覺、外貌和飲食，現在都要逐漸覺

得了。信徒此時不要誤會以為他的靈命現在必定是退步了，所以才覺得這些事；他應當知道，這是因

當他深深被鬼附時，他失去了自覺，現在他起首自由了，所以又覺得這些事。這樣的知覺，不過是表

明邪靈從前依附在知覺裏，現在已經離開了。到了這步的信徒，應當忠心的進前，因為他要完全得

釋放。若未回到常度，信徒不應當以已見小效便自足了。鬼若要趕得乾淨，地位必須收得乾淨。 

 

【真正的引導】我們現在應當明白，甚麼是神真正引導人的方法，並人的意志和神的旨意到底是如何

關係。 

 我們應當知道，信徒順服神是應當無條件的，並且，當他靈命達到最高點時，他的意志與神的

旨意完全是一致的。但是，這並非說信徒今後就沒有意志了。意志的本能還在，不過火氣已經失去了。

神還是需要人用意志的本能與祂同工，成功祂的旨意。我們看主耶穌的榜樣，就知道一個完全與神聯

合的人，他意志的本能還是存在的。「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來者的意思」(約五 30)；「我……

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來者的意思」(約六 38)；「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

意思」(路廿二 42)；在這裏我們看見主耶穌──祂是與父合而為一的──在父的意志之外，還有祂自己

個人的意志的。這裏並非說，祂沒有祂自己的意志；乃是說，祂不求、不行、不要成就而已。所以，

一切與神真實聯合的人，都不是說其人應當取消其個人的意志機關；乃是說，他應當把他的意志放在

神旨意那邊而已。 

 所以，真正的引導，並非要求信徒變作機械來順服神，乃是信徒活潑的遵行神的旨意。神不要

信徒盲從祂，神要信徒有意識的運用自己的全人，以遵行祂的旨意。懶惰的人就是喜歡神代替他活動，

他就是被動的跟隨。但是神不要信徒懶惰。神要信徒活潑的預備了自己的肢體，用功夫查考明白神旨

意之後，就主動的順服。信徒要實行順服神，他的經過如下：(一)願意要遵行神旨(約七 17)，(二)在直

覺中蒙聖靈啟示神旨(弗五 17)，(三)蒙神加力使其決斷遵行(腓二 13)，(四)蒙神加力使其執行(腓二 13)。

神並不代替信徒遵行神的旨意，所以，信徒在明白神旨之後，他就應當立志遵行；立志之後，就應當

支取聖靈的力量以實行遵行。 



 信徒所以必須支取聖靈的力量，是因信徒自己的意志如果是單獨的，乃是非常軟弱的，「立志……

由得我……行出來由不得我」(羅七 18)。這句話，常是真實的。所以必須有聖靈加增我們裏面的人的力

量，好叫我們能夠實行順服神。先是神在我們裏面運行，使我們立志，後是神在我們裏面運行，使我

們行事成就祂的美意(腓二 13)。 

 神乃是在我們的直覺裏啟示祂的旨意。信徒的意志如果與祂是聯合的，祂就要加增信徒的力量，

使之能照其旨意而立志，也能實行出來。祂要求信徒與其旨意聯合一致，但祂並不肯代替祂的兒女使

用他們的意志。神創造和救贖人的目的，就是要人的意志完全自由。因 主耶穌在十字架上所成功的

救恩，信徒今能自由的揀選神的旨意而遵行。因此，在新約中我們看見有許多的命令(都是關乎生命和

敬虔的)，都是要信徒運用自己的意志來揀選或拒絕的。如果神要取消意志的本能，就這些命令有何意

思呢？ 

屬靈的信徒，乃是有全權足以使用自己意志的人。他應當時常揀選神的旨意，辭絕撒但的旨意。雖然

在許多的時候，他還不知甚麼是出乎神的，甚麼是出乎撒但的，但是，他還能揀選，還能推辭。他可

以說：「我雖然不知甚麼是屬神的，甚麼是屬鬼的，但我揀選屬神的，拒絕屬鬼的。」他雖然不知，但

他可以「存心」要屬神的，無論那一件屬神的；他可以本 態度不要屬鬼的，無論那一樣是屬鬼的。

在每一件事臨到身上時，信徒都應當有這一種的揀選和拒絕。不知道不要緊，不過你總當定規揀選神

的旨意。你可以說：「當我一明白甚麼是神的旨意，我必定要。我總是揀選神的旨意，我總是拒絕撒但

的旨意。」這樣作法，叫神的聖靈能在你裏面作工，使你反對撒但的意志一天更剛強過一天，使撒但

一天過一天更夫去勢力。當你這樣的繼續在存心上拒絕撒但的旨意，並且求神證明甚麼是出乎祂的時

候，祂在不久的時候，就要叫你在靈裏知道。―― 倪柝聲《被附後的釋放》 

 

 


